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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大卫·皮尔森出生于195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
后曾就职于大英图书馆、英国国立艺术图书馆，后任维康信托
（Wellcome Trust）图书馆馆长（1996—2004）、伦敦大学研究图书馆
馆长（2004—2009）、伦敦市法团（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文化
文物部部长（2009—2017）等职。皮尔森为国际著名的书史学家，研究
书籍的收藏、使用和装帧，曾担任过英国目录学协会主席，著作包括
《书籍历史中的来源研究指南》（Provenance Research in Book
History）、《牛津书籍装帧：1500—1640》（Oxford Bookbinding 1500
—1640）、《英国书籍装帧风格：1450—1800》（English Bookbinding
Styles 1450—1800）、《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Books as History:The
importance of books beyond their texts）等，他主编的有《装帧之爱》
（For the Love of the Binding）、《伦敦千年史》（London:1000 Years）
等。



2017年，皮尔森从伦敦市法团退休，现定期在美国弗吉尼亚及伦敦
的善本书学院任教，并任牛津大学书目学会研究院及伦敦大学研究院院
士。



前言

《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能在中国出版，我非常荣幸。它在英语世
界中曾几次再版，受到欢迎的原因有二。一方面，这本书以大量的插图
和简要的文字介绍了与书籍有关的许多基本概念，例如书籍的排版、印
刷、装帧、收藏、批注、再利用等；另一方面，此书引发了有关书籍未
来的讨论：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实体书的价值和前景究竟如何？我
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书籍不仅是页面上的文字，它们



还曾经被拥有、被阅读、被收藏、被代代相传，每一本书都有它独特的
历史。一本书的实体形式、文字内容、个性历史等各方面，共同组成了
这本书的整体。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里，书籍也非常重要。造纸和印刷术都是中
国发明的，中国的纸质印刷书籍，远远早于欧洲，中国书籍的制作、收
藏及传播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中国古典书籍的传统与西方相差很大，
它们的刻版、印刷、装帧样式等都与西方不同，在这方面，我不是专
家。但我希望知道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在中国书籍的研究中是否适
用。例如通过对书籍被拥有的历史、对它们的批注及装帧的关注等，来
更好地了解书籍的文化价值。如果这本书的中文版能促成这方面的讨
论，我会很高兴。

这里，我要感谢恺蒂对这本书的介绍和翻译，我们曾一起在英国国
立艺术图书馆共事。其实，这是她第二次用中文帮助了我。1996年，我
们和英国国立艺术图书馆馆长一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十二届国际图
联大会，会议结束后，她和另一位中国朋友带我们去了琉璃厂。在一家
古董店中，她这位非常有技巧的谈判者，帮我购买了一只陶瓷罐，这只
罐子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房中，得到许多朋友的欣赏，是我珍贵的藏品之
一。更重要的是，那次大会还为我提供了了解北京的机会，让我看到那
些伟大的历史文化景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谢译林出版社。当然，更要感谢你们，我的中国读者，希望你们
能接受并喜欢这本书。

大卫·皮尔森

2018年6月于剑桥



第一章　历史中的书籍

数百年来，书籍是人类文化的标志，是发达文明的特征。在众多宗
教中，书籍有其象征意义，代表着博学多识与美德情操。书籍还是权力
和魔法的证明甚至化身：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米兰公爵普
洛斯帕罗说：“书斋是我广大的公国”，占领并销毁他的书籍，也就是将
他的权势推翻。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笔下的浮士德博士，为了逃避惩罚，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招是
烧毁自己的藏书。书籍是交流及传播信息最重要的媒介，为了控制它们



潜在的危险，多少政治强人机关算尽。后者会对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在《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中描写的焚书手段举双
手赞成,而焚烧书籍确实是令人动容的文化意象。书籍自出现以来，随
着市场的普及，引发娱乐、教育和政治变革，为不计其数的人带来精神
及智识上的成长。在英国，政府并不对书籍征收附加税，因为书籍如同
食品和孩子们的衣服，乃是生活的必备，而非奢侈的选择。伊斯坦布尔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壁上，一幅11世纪的马赛克图充分说明了，书籍及
其蕴含的思想，千百年来被人尊重的崇高地位。在这幅画里，罗马皇帝
君士坦丁九世和他的妻子侧坐拱卫着耶稣，皇帝手里捧着一袋钱，而耶
稣则握着一本书。

书籍还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物件，且容易得到。新书不停地出版，摆
满了图书馆和书店，为人们提供知识信息，传承文化遗产。作为文物收
藏，书籍的价格并不昂贵，而且供应充足。一部品相上乘的19世纪甚或
17世纪的书籍，它的价格与同时代的钟表、绘画或其他的家用品相比，
简直微不足道。借助于研究型历史图书馆广布的网络，想要观赏、翻阅
和研究各个时代的书籍也并非难事。





书籍一直是巫师和魔法师使用的重要器具，他们的形象经常是手握书本：普洛斯帕
罗的书籍是他魔法的源泉，而浮士德博士也用手中之书召唤魔鬼





焚书是一种能够煽动情绪的文化意象（左图）。纳粹是臭名昭著的焚书者，20世纪
30年代纳粹焚书的篝火（下页图）众所周知，但是焚书的历史还要更为久远。中国
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不仅以长城和兵马俑著名，也曾以“焚书坑儒”来控制人们
的思想。美国作家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之所以能成为现代经典，是因为



书中描写了一个读书和拥有书籍都是犯罪的社会，书中消防员的职责之一就是焚书







—数字时代的挑战—

无论过去如何，身处当下这样巨变的时代，书籍的地位和未来正愈
发受到质疑。新技术带来通信革命，关于书籍是否濒临死亡的讨论已有
一段时日。互联网的出现，正如当年印刷术的发明和工业的机械化，是
影响人们思考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分水岭，这点已然成为共识。因工作和
娱乐的需要，人们互相传递信息，首选一直是通过纸质媒介。其他媒介
相继出现，例如广播和电视，都一直能与书籍自在地共存。而新兴的互



联网，可能就不仅仅是作为纸媒的补充，而更可能会取而代之。

书籍会死亡吗？众多预测都是在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一轮
巨变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历史纵深来准确估计它的后果，或
是确认它的时间表。但我们可以做点预测，并试着分析某些对立的观
点。对“书籍将死”的抗拒和否认，至少和赞成的观点一样强烈，部分是
依据经验观察，部分是基于情感因素。人们喜欢书籍，众多爱书人认定
书籍就是他们熟悉信赖的生活的一部分，本能地敌视所谓书籍不再必要
的观点。事实上，每年出版和销售的书籍数量仍然在稳步增加，电子书
还不是让人信服的替代品，电子媒介的长期稳定性尚未得到证实。就像
有人曾错误地预测过“无纸的办公室”，“书籍的死亡”可能也同样会成为
不会兑现的预言。

对于如上观点，我们应该有所警惕。数字技术才刚刚起步，况且进
步神速。黑胶唱片被CD迅速取代便是明证（当然下载技术兴起之后，
CD业已是明日黄花）。书籍出版的总量确实在持续增加，但其中包括
许多电子出版物，还有近年按需印刷（print-on-demand）重版书的增
长。大英图书馆2010年出版的《展望2020年》（2020 Vision）中预测，
到了2020年，全世界75%的出版物会只出电子版，或同时以纸质和电子
的形式出版。在某些领域，如科学期刊，电子版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纸质
版。科学家和生物医学家需要即时联通全球研究网络，于是主要依靠互
联网的电子出版物来公布自身成果，获知同行的研究进展。人文学者也
逐渐向科学家同行看齐，认识到互联网的潜力并不局限于文本资源的获
取，可以通过建立互动的框架，用新的方式来研究课题和分享成果。脸
书等社交网络更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及其后来者），网络空间成为他
们获取和分享信息的主要阵地。



书籍的未来，它们是否能在数字时代生存，这个话题引起过许多讨论和争辩





英国作家和印刷学家比阿特丽斯·沃德（Beatrice Warde）1932年编录了《印刷机
功能之赞》。在数字时代，印刷所及其重要性已经成了过时的概念。下图为19世纪
常见的手动印刷机，现在也已不再使用。文字和思想将持续出现，但其出版及存储

方式将会截然不同

早在2004年，药企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就宣布会关闭公
司的十四个图书馆，代之以完全的电子网络，来满足员工获取知识和信
息的需求。2008年，英国思克莱德大学（Strathclyde University）宣布对
图书馆新的投资将不再用于扩建，相反要减少纸质书的库藏空间，将更
多资金投入积累电子资源上。2010年，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给
医学院的每位学生发放了一台iPhone，以便他们能实时查阅专业教材的
电子版。大学正越发重视以教学资料中心和信息共享区来补充或替代传
统图书馆（主要功能是书籍的储藏和阅览），学生可以在不失去图书馆
公共空间的同时，享用电子媒介提供的信息。

书籍究竟会不会消失？人们质疑这一观点时，常用那些曾与书籍平
行发展的媒介为论据。例如广播或电视刚出现时，都曾是书籍的竞争对
手，但时过境迁，书籍依然蓬勃发展。在我看来，这个推论有误。例如
《傲慢与偏见》，它的改编电影与奥斯汀的文本并不是一回事，众所周
知，人们希望两者都能体验，因为收获各不相同。所谓电子书的威胁，
也可以说是对读者的承诺，是作为令人满意的改良替代品，在不明显改



变阅读体验（而且电子书的出现，还可能催生全新的创作形式）的同
时，完全取代纸质书。作家道格拉斯（J.Yellowlees Douglas）在2000年
出版的《书籍末日》（The End of Books）中写道：“在娱乐行业，杀手
级的技术通常只会让设备过时，例如CD摧毁了唱盘和唱片的市场，但
并没有改变任何一种音乐的流派。”当我们讨论书籍时，物质形态就是
她所提到的“设备”。

电影《星球大战》中有一处图书馆的场景，欧比旺·克诺比（Obi-
Wan Kenobi）去那里寻找一些过去采集和记录的信息。图书馆的空间与
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Dublin）著名的长形阅读室（Long
Room）非常相像，但里面的“书籍”都是存储电子信息的胶囊，要在电
脑上读取。如果我们的书籍世界要彻底变成这样，有几件事必须同时发
生。首先当然是书籍的内容，也就是文本，这些必须以数字的方式提
供，而不是纸上的文字。如今出版的书籍在付印之前肯定都以某种电子
形式存在，向真正电子出版的过渡主要取决于商业的可行性和用户的接
受度，电子期刊的现状也证明这种运作是可行的。

未来的图书馆会不会变得像《星球大战》中的绝地圣殿档案馆一样，书籍都是电子
文档，阅读都在电脑上进行？



2004年底，谷歌宣布启动一项庞大的数字化项目，计划将一些大型图书馆的馆藏转
换为数字形式。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里程碑项目，但也有人表示担
忧，特别是在出版领域，谷歌的计划显然威胁到出版业的商业模式和版权利益

我们还传承了无数前辈留下的大量印刷和文字遗产。20世纪90年代
互联网刚出现时，许多专家预测，将如此庞大的文化遗产全面数字化处
理，完全不可能实现。现在看来，言之过早。2004年底，谷歌宣布了一
项大型数字化工程，要与英国和美国多家大型图书馆合作，计划在互联
网上免费提供数百万册书籍的全文内容。那之后，谷歌又将这一计划扩
展到与欧洲大陆图书馆的合作，以及报纸的数字化上。近年来还有许多



其他将书籍、手稿、图像和各种古籍文献转化为电子版的尝试，不久的
将来，人们出于各种需要而阅读的大多数文本，都会有电子版这一选
择。

数字化的内容最初要比数字阅读的硬件发展得更快。十多年前，许
多人还在等待电子阅读设备能像平装本书那样方便，能捧在手上，带上
火车甚至带进澡盆。如今，iPad、Kindle以及其他类似设备已经非常好
用，喜欢在电子屏幕上阅读文本的人越来越多，这项技术还在持续优
化。而且现在许多孩子都是从电子屏幕上开始学习识读的，纸质书不再
是他们阅读的入门工具，等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可能会自然而然
地认为书籍就是种电子产品。这将是颠覆性的变化，可能很快就会到
来。《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2012年1月伦敦一所学校为那些不喜欢
读书的孩子提供纸质书的电子替代品，成功让他们爱上了阅读。孩子们
的老师说：“我真的相信，如果每个孩子都有一个iPad或是Kindle，他们
的识读水平会突飞猛进。他们只是不喜欢纸质的课本，大部分人都更喜
欢从屏幕上阅读。”

关于电子读物，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我们需要考虑，特别是版
权。这指的不仅是最新的出版物，也涉及将20世纪已经出版的书籍移到
数字平台上。谷歌这方面的努力在美国和欧洲都遇到了法律问题，而经
济实力让它能够坚持下去。在数字版权上，音乐市场是先行者，实践已
经证明了，前路虽会有波折，但冲突都是可以调和的。数字媒体是否能
够长期保存也还存在着疑问。人们觉得，不管是纸质书还是黏土板，都
比存在硬盘或光盘上的数字文件更稳定可靠。这么想也没错，前者可以
存在数百年或数千年，而后者可能在十年内就会难以读取。电子媒体现
在如此普遍且重要，它们的可持续性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现在，人们
投入许多精力试图解决数字文档的保存问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
有解决方案。







何时你可以手握此书的电子版本，就像阅读纸质版本一样满意？是否这个时代已经
到来？到2010年底，互联网书商亚马逊的电子阅读器Kindle已经成为其最畅销商

品，销售量甚至超过了“哈利·波特”系列书籍

很明显，各方面的准备很快就会完备，实现世界阅读习惯的全面转
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现实。文本将从纸质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一首诗、一篇小说、一册烹饪书，会同时存在于网络空间和纸质印刷品
上。在数字形式下，它的实际存在可能是一小段的电子代码，存储在计
算机里，可以迅速地从一处传送到另一处，是一种无形的存在。莎士比
亚在他的《十四行诗》第55首中写道：“世界上没有大理石的雕像或镏
金的王公纪念碑，能够比得上诗篇的经久和权威”，现在，这种“经久和
权威”已经不需要用实体书籍来保证了。



刻有文字的黏土板是人类最早的长期记录信息的手段之一，虽然一块黏土板上只能
刻几句话，但它可以流传数千年，至今仍能被人阅读（只要你能读懂这种语言）。
一张软盘可以容纳几十万字，但已经是过时的技术，因为计算机硬件的日新月异，
现在这样的软盘已经基本上不可读取。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挑战，为了保证电子

媒体的长期性，目前在数字资料的保存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关于技术的变化，而是关于在巨大变化的背景
下，我们对书籍的认识以及与书籍有关的重要事项。这些变化会影响到
如何传播和阅读那些传统上由书籍承载的信息，还会影响到与之有关的
人们的价值体系。技术的变化会影响到我们个体与书籍、我们群体与图
书馆的关系。

—一套新的价值观—



写这本书主要是要挑战这样一种观点，即书籍只是文本的载体，其
实书籍作为人类的文化历史工艺品还有很高的价值。如果书籍存在的理
由纯粹是承载文本，那么它们的消亡指日可待。我们需要认识到书籍的
意义远大于此，否则，我们就可能集体做出错误的决定，影响到后世的
文化传承。这本书里希望能总结出书籍一些新的重要价值和特点，它们
的重要性是建立在我们生活的当下，而非来自未经仔细反思过的传统。



“书籍”经常是指“具有教育和文化内容的文字”。此书出版于1951年，目的是为
了支持书籍固定价格运动——也就是英国的“图书净价协议”（The Net Book

Agreement）——保证公众能够最广泛地接触到“通过书籍这一媒体而自由表达的思
想和想象”。“图书净价协议”于1997年被废除

把书籍和文本分开，在认识上会有些挑战，因为我们向来是把这两
个概念混为一谈的。很久以来，书籍之所以受到尊重，往往不是作为实
物，而是关乎它们蕴含的文本、思想及其传播。《失乐园》的作者、英
国作家约翰·弥尔顿曾说，一本好书是“卓越思想者宝贵的生命之源，超
越生命本身，值得永久保存并珍藏”，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托马斯·杰斐逊也曾说：“没有书，我就无法生存。”他们所赞美的是书
籍的内容，由字词组成的文本能够传达信息、激发思想、教授知识、感
动人心。书籍是载体，是硬件，也是管道，帮助作者把故事、思想分享
给读者，并让文本流传到后代。

当然，书籍并不是被动的管道。书籍的三维实体和物理特征都影响
到读者如何接受其承载的内容，书籍本身就有作为艺术品的潜力。20世
纪后期的新西兰书目学家唐·麦肯齐（Don McKenzie）提出过文本社会
学的理论，也就是说承载文本的物质形式会影响到文本所要传达的意
义，这一理论影响了许多当代学者，大家开始关注书籍整体的重要性，
而不只是书页上的文字。作为文本的书籍可以有各种替代品，但作为实
物的书籍则不可能被完全替代。人们可以对一本实体书籍涂鸦、书写、
修改、销毁、美化和珍藏，这些举措会让每本书拥有它独特的历史，书
籍作为艺术实物的特性，不仅是人类交流史的一部分，也是艺术设计史
的一部分。

许多世纪以来，直到19世纪印刷和出版业的机械化，所有书籍都是
独一无二的手工制品。书页上的文字都是手工排版而成，每一页都是印
刷机上一次单独运转的过程，这些书页被单张印成后，经过手工的聚
集、折叠、缝合、装订，然后才成册为书。所以，即使在它们出售之
前，也没有任何两本书是完全相同的。这种手工印刷的过程让同本书的
单册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这些书的装帧过程带来的差异就更大。我
们现在所熟悉的书籍的统一装帧，是很现代的概念。如果你找到某种18
世纪出版的书籍的其中二十本，你可能会发现这二十本的装帧完全不
同。而且，装帧只是书籍个性化的开始，当一本书从一位读者手中转入
另一位读者手中，几代人下来，每位读者都会在书上留下他们的印记。
这些印记可能来自铭文、注释、藏书票、重新装订、家族徽章、修改涂
鸦等。到了19和20世纪，因为机械印刷技术的发展，每本新书本身几乎



没有区别，但不同的读者或收藏家仍会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我们很容易知道过去的那些世纪中，哪些书籍曾被出版，但是从这
些书籍代代相传的拥有者们所留下的痕迹中，我们能更多地了解到这些
书在历史上的影响以及公认的价值。书籍会渐渐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从而成为人类更广泛的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头脑中已经有一套对历
史上的作者们进行判断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决定因素不仅是我们自
己所生活的时代，还有过去的那些时代给我们的历史积淀。如果我们想
真正了解这些作家在他们自己时代的影响力和地位，我们应该着眼于其
同代人对他们著作的拥有及处理方式上。例如，如今我们认为英国诗人
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主要成就是他的诗作，但是从17世纪的图书
目录中，我们得知他的同时代人更重视他的布道辞，因为当时的图书馆
对他的这类文字有更多的收藏。

将这种研究方法付诸实践的是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和科技史教授欧文
·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他对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第一、第二
版的所有已知的流传下来的版本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全球一共找到六
百多本，通过研究这些书的拥有者、注释和其他实体特征，证明了在16
世纪的欧洲，天文学家购买此书的速度非常快，原来当时的专家们就有
一个分享交流信息的网络，他还从这些版本分析出第一代读者对哥白尼
日心说的接受（或不接受）的程度。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正在不断发
展，通过对版本证据的密切关注和分析，学者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书
籍对早期读者的影响。阅读、眉批和注释的历史，书籍的前任拥有者们
在书上留下的其他痕迹，都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书商、拍卖商、
图书管理员等，也都开始在目录上详细记录书籍的这些信息，与过去相
比，现在的目录会有更多的前人收藏以及书籍装帧的信息。这些都是书
籍个性化的独特信息，藏品的管理人员也意识到准确记录这些信息的重
要性。这些记录也是书籍安全的保障，一本被偷盗的书籍可能无法以它
的排版或印刷来辨别，因为它们大同小异，但对每本书来说，拥有者的
印记会让它独一无二。



对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所有已知的现存版本的调查。此书第一次提出日心
说，这一调查从《天体运行论》的拥有者的身份以及书中的批注中可以看出哥白尼
的思想如何被散布，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对他的看法，还有当时的科学家们之间的交

流网络



第二章　超越文本的书籍

—书的形象和作为形象的书—

在西方文化中，书籍的形象非常普遍。书籍随处可见，实体书籍不
仅存在于图书馆和书店中，书籍的图像也经常出现在绘画、建筑装饰、
纪念雕塑以及各类标志和符号里。经常可见的还有作家、学者向统治者
和圣者奉献他们的书籍，这些形象表示一项有价值工作的完成，也象征
着智慧的传授。这些形象，从中世纪一直持续到早期现代社会（如左页
图例）。无数的圣者、政治家、神职人员和作家的肖像，也都或是手持
书本，或是以书房做背景。许多大学在它们的校徽上使用书籍的图像，
律师行的办公室也总是书籍满架，不仅因为书籍是律师们的常用工具，
更因为书籍能创造一个理想的氛围。政客们接受电视采访时，也经常选
择以满架书籍为背景。人们喜欢把自己的形象与书籍相联系，因为书籍
让他们看上去谨严而博学。



15世纪手抄书插图：法国贝利公爵（Duc de Berry)接受译者劳伦斯·杜普米非
（Laurens du Premierfait）递交的刚刚完成的作品

当然，以上各种图像中展示的书籍的重要性，主要还是因为书籍是
文本的载体，书籍包含着知识、艺术、救赎的内容。这些图像的创作
者，希望以书籍唤起观众对其内容的共识。书籍作为一个物品，作为三



维的实体，它们的功能难道仅仅是承载文本让人们阅读？它们的存在是
否还有其他的价值？它们的实体表征究竟有多重要？除了文字，书籍还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它们的实体及设计的特征会如何影响到它们总体的
功用？作为艺术实体的书籍和作为文本承载物的书籍之间是否存在界
限？书籍的内容虽然可以由其他媒体承载，但书籍的另一些特质却无法
被完全复制，这些特质是什么？本章试图考察作为艺术实体的书籍所具
有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让书籍独一无二，让它们的存在超越于其所承
载的文本内容之上。









自古以来，在圣者、政治家、国王、学者、医生、神职人员等许多人的肖像画中，
都会描画他们手持书本或以书籍为背景。此处列举：圣杰罗姆（St Jerome)；亨利
八世；17世纪的东方学者埃德蒙·卡斯特尔（EdmundCastell）；17世纪查尔柯特庄
园（Charlecote Park)的主人理查德·卢西（Richard Lucy）；18世纪的莫尔加尼

医生（GiovanniMorgagni）



政治家（如此处的尼克松总统）和其他名人，在公众面前都喜欢以书籍和书架来作
为背景，因为书籍帮他们塑造形象



（漫画插图）书籍也可以让一个好笑的场面严肃起来







大学校徽上常常会有书籍的图像，因为高等学府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此处是英国利
兹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校徽）；书籍也代表知识和学问，例如“泰晤士报高等教

育奖”的标志（居中图）



众所周知，书籍象征着智慧、有价值的追求、永恒的成就。此图为伊丽莎白一世时
代的印刷师约翰·怀特（John Wight)，他手持《知识之书》（Scientia），敦促读

者对书籍的创造者们表示支持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创始人，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在牛津大学默
顿学院教堂中的纪念碑，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书籍的重要性，博德利在此被书籍环

绕



德国当代艺术家安塞尔姆·基弗（Anselm Kiefer）的雕塑《高级女祭司》（The
High Priestess），铅制的书架及书本，意味着其神秘或高深莫测的内容

—媒体和信息：设计对交流的影响—

书籍具有丰富的表达和交流的潜力。许多人能够背诵莎士比亚的
《十四行诗》，你能记住这些词句，在脑海中重复这些诗篇，你可以不
借助任何印刷形式或媒介，欣赏到《十四行诗》的艺术。《伊利亚特》
和《奥德赛》等诗篇，也都曾是口头传诵的，在它们被书面记录下来之
前的几个世纪，都是通过朗诵让人们体验欣赏、铭记在心并代代相传。
许多人会同意，通过聆听朗诵得到的体验，与通过阅读书页得到的体验
是不一样的，从整体体验来说，眼睛阅读印刷页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部
分。你可以阅读四个世纪以来各种不同的莎士比亚戏剧和诗歌的印刷版
本，它们可能是经济实用的精简版，也可能是私人印书馆用精心挑选的
字体和手工纸印制出来的豪华收藏版。你可以阅读单纯的只有文字没有
插图的版本，也能读到文字与精美的插图及装饰相得益彰的版本。这些
不同的版本的阅读体验完全一样吗？不同的读者会喜欢不同的版本，但
大多数人会同意，不同版本给读者的观感及手感是不同的，阅读的体验
也就有着细微的区别。文本的表现形式究竟会给读者的感知和阅读体验
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让现代文本学者越来越感兴趣的课题。文本的意



义和对文本的解释不是绝对的，而是通过历代读者的不同体验在不断地
更新，文本的字体、版式、实体特征以及其他与文字有关的任何因素，
都会影响到文本意义的框架建构。

人们对书籍的实体样式非常熟悉，这种设计实用性强，赏心悦目。
你可以将一册书拿在手中，很容易地一页页翻阅。将文本印在书页的两
面上，并将这些书页缝订在一起，这种册子本（codex format）是我们
所熟悉的书本形态，公元前几世纪首先出现在近东地区。历史证明了这
种设计的长久魅力，它易带易用，非常成功，至今没有其他样式能取代
它。所以，书籍是一种用起来方便又舒服的物品。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106首，分别取自1609年版、手书文本、20世纪版，这三
种版本是否会给读者提供相同的阅读经验？三者不同的单词拼写方式、字体、段落

设计以及其他因素对读者有着怎样的影响？









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EdgarAllen Poe）的诗作《动荡谷》（TheValley of
Unrest）的三个版本：1870、1908和1952年，不同的版式设计，一本无插图，两本
有插图。三本不同的表现形式对读者的影响是什么？插图是提升还是干扰了读者的

想象力？哪种页面能让读者对诗歌有最佳的欣赏？



成功的书籍设计需要关注页面每个细节，页面的总体布局和视觉效果。左页为设计
师休·威廉姆森（Hugh Wi l l iamson）的经典著作《关于书籍设计》标题页的设

计图，此图让我们看到这位设计大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

自古以来对书籍的外观和手感的关注，源自历史悠久的商业追求，
因为书籍的出品方总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有人购买。一本成功的书籍必须
是各种设计因素的成功组合。它的字体必须清晰可辨，页面的布局和各
部分文字的排版必须让人看着舒服，最终产品的大小和形状必须容易打



开和翻阅。了解书籍的历史，了解人们如何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必须
考虑到书籍的实体样式如何影响读者的感受和预期。

书籍的形态和格式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微妙地影响到读者如何阅读，
因此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不可能完全客观。例如围绕着学术研究成果的讨
论，有时候人们对研究成果质量的评估是依据其发表成果的期刊而不是
其研究结果的实际内容，这是不公平的。一篇精彩的论文如果是发表在
某本名不见经传的刊物上，它的影响可能比不上一篇发表在更有声望的
期刊上的差劲的论文，这不仅因为前一本刊物的读者群比较小，更因为
读者对它的期望值很低。以什么方式将文本呈现给读者，会让读者在阅
读之前已经有了某种先入之见。读者打开一本制作精美的书，此书的样
式和设计就会对他产生影响，让读者对此书的内容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期
待，这种感觉是不同于打开一本制作简陋便宜的书的。在历史长河中，
任何特定时期，人们如何对文本进行包装，这是书籍历史也是人类历史
的一部分。

书籍设计是种微妙的技巧，正如理查德·亨德尔（Richard Hendel）
1998年出版的《书籍设计》（On Book Design）一书中所写的：“如果印
刷是黑色的艺术，书籍设计就是无形的艺术”，最有效最成功的设计恰
恰是那种不被读者注意到的设计。许多世纪以来，为了吸引鉴赏家和收
藏家，人们制作了无数伟大的书籍，它们美轮美奂，依然被图书馆视为
珍品，但这些善本珍本不一定像普通书籍那样被广泛阅读。与这些宏大
壮观的书籍相比，廉价的其貌不扬的书籍，在交流和传播信息上可能会
更有效果，也会对更多的受众产生更大的影响。众所周知，15世纪末，
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在威尼斯创立了阿尔丁出版
社，以一种新型小巧的形式出版古典文本，这一举动不仅具有精明的商
业意识，也是印刷文化在欧洲传播和影响的里程碑。





“人人系列”效果极佳的设计，20世纪的许多出版社试图面对广大普通读者，“人
人系列”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们的设计

20世纪初开始出版的“人人系列”（Everyman series），将各类文学
作品带给广大的普通读者，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因为这一系列的书籍
价格便宜，而且因为它们的设计异常漂亮。早期“人人系列”书籍的扉页
充满了19世纪末美术工艺运动的风格，成功地将英国工艺大师威廉·莫
里斯（William Morris）的美学理念带给千百万的读者。这样在公众层
面上的极大成功，是莫里斯的私人印书坊凯尔姆斯科特（Kelmscott
Press）出版的那些精美昂贵珍稀书籍不可能取得的。1935年企鹅出版社
成立，随后不久平装本被读者广泛接受，这些成功不仅因为书籍的出版
成本大大降低，也因为这些书的设计都相当精美。





2004年，箭书出版社(Arrow Books)以全新的封面重新出版英国浪漫小说家乔伊特·
海耶尔（Georgette Heyer）的作品，她的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中产趣味的历史浪漫故

事，新封面让这些作品拥有了一种简·奥斯汀般的风味，销售量显著上升



书籍是某个时代的美学和价值的组成部分，也是其表征。这一点，
在19世纪中叶以后出版的书籍中特别明显，因为出版社的组织架构和书
籍印刷方式的变化，封面设计变得特别重要，封面也开始体现图书的内
容，和销售也大有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书籍护封之前，出版
商就开始使用带有装饰的布面装帧，这是我们如今所知的各种封面图形
设计的缘起。人们对护封的历史重要性的认识非常缓慢。过去，护封一
直被视为琐碎的不值得保存的东西，所以，在一般的公共图书馆中，很
难看到保留了护封的书籍。一张维多利亚时代的带着装饰的护封，或是
20世纪两次大战之间书籍的护封，就像当时其他的任何艺术品一样，能
够充分表达那个时代的精神。同一个文本在不同年代出版的不同版本，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将它们的封面进行排列，我们能看到公众对文本及作
者不断变化着的文化取向和态度。如今出版商们大量投资于封面设计，
他们充分认识到引人注目、充满趣味、奇妙无比的封面设计在销售上的
重要性，他们用封面设计来强化他们的品牌和身份认同。出版社也常常
以不同的封面设计来出版经典文本，其目的是要用新奇的图像来吸引新
一代读者。“不要以貌取书”，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书的封面不仅可以表达文本的内容，也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和文化取向。此处四
张封面分别出自1892、1938、1957和1997年，我们能看到它们明显的时代特征，换

句话说，这些封面也是不同时代的艺术史记录

—字体和排版—



在一本书中，字体和排版这种不显眼的设计技巧也非常重要，它们
会影响到最后的书籍成品，形成书籍的性格，但它们却往往会被我们忽
略。字体设计是一种微妙的艺术，它涉及字母线条的粗细、曲线的比例
和平衡，这些因素决定着字母设计是否成功。最早的字体有罗马时代的
大写字体（Roman capitals）和后罗马时代的安色尔字体（uncial book
hands）。我们如今常用的字母形状和字体，说到底都是从这两种字体
中发展出来的。15世纪后期，这些字体第一次在印刷上得到使用和完
善，最著名的是威尼斯印刷商尼古拉斯·简森（Nicolaus Jenson）和阿尔
杜斯·马努提乌斯。最早的印刷书籍所使用的字体，是对同时代的哥特
式用于抄写书籍的黑色手书字体的有意识复制。早期的“罗马”印刷字体
是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书法的启发而形成的，这种字体是对古典的字母形
式的重新发现，这一运动开始于15世纪初的佛罗伦萨。简森字体
（Jenson’s type）是在1470年首次使用的罗马字体，它并不是罗马字体
的第一种，却是最被广泛推崇并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最受尊崇，也是使
用最多的字体。









《爱丽丝漫游奇境》在不同年代的封面设计，这些封面一方面反映了设计的历史，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同时期读者们对此书的看法和期望



读者头脑中的爱丽丝究竟是怎样的形象？这些封面上的图像会不会给读者一种先入
之见？爱丽丝的性格是温柔还是脆弱？是单纯无邪还是调皮捣蛋？



这些版本出版于1888-1999年间



尼古拉斯·简森发明的罗马字体，首次用在1470年出版的《优西比乌斯》
（Eusebius）中，长久以来被誉为西文字体设计的里程碑，被后人广泛使用。它字



体清晰、比例恰到好处、线条简洁，让整个文本页面优雅易读

西方最早的印刷书籍，例如古腾堡《圣经》，大多使用手抄经书所钟爱的哥特式手
书字体，这是新的印刷技术对手书体的刻意模仿



法国学者杰弗里·托里（Geofrey Tory）1529年的著作《天堂》（Champ
Fleury），以网格来反映罗马字母与人体比例之间的关系，提出依据古罗马风格能

设计出最佳字体样式

印刷字体和书籍封面一样，能够代表它所处的时代。因为印刷字体
的变化，书籍能够具有某个时期的独特性。在过去五百年中，新的工艺
师、设计师不断创新，提高印刷标准，树立了新型印刷字体设计史上的
一座座里程碑。手工印刷的年代就诞生了多位巨匠，例如：16世纪的法
国的字体设计师加拉蒙（Claude Garamond）和格拉荣（Robert
Granjon），17世纪的荷兰的印刷师埃尔萨瓦（Lodewijk Elzevir）和法
国印刷师克罗姆西（Sebastien Cramoisy），18世纪的英国字体设计师巴
斯克维尔（John Baskerville）和意大利设计师、印刷师波蒂尼
（Giambattista Bodoni），等等。到了机械化印刷的时代，字体上的创
新更是层出不穷。19世纪无数华丽无比、充满实验性的字体，其视觉效
果直接影响着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印象，也对当时的文本多有影响。



如今英语世界广泛使用的字体都受到英国字体设计师、印刷史学家斯坦
利·莫里森（Stanley Morison，1889—1967）的很大影响，他在1932年为
《泰晤士报》设计了“泰晤士新罗马字体”（Times New Roman），并在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设计了一系列其他新字体，它们至今仍然主导着我
们在书页和屏幕上所看到的那些字体。

多年来字体的演变，不仅表现出字体与信息传递的微妙关系，也能在我们的头脑中
建立起各个历史时代的形象。例如我们看到哥特式黑色手书体，就会想到“中世
纪”；而右边这一张传单，让我们联想到“19世纪”，因为它的设计充满活力，来

自工业革命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斯坦利·莫里森的“泰晤士新罗马字体”是他在1932年专为《泰晤士报》设计的。
整个20世纪后半叶，这种字体不仅对报纸，而且对书籍和文献的风格都有巨大的影

响

—文字之外：插图和装饰—

书籍诞生以来，它们的文字内容就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视觉辅助。图
像能以各种方式对文本进行补充，让书籍的内容更明确、清晰、鲜活。
早在公元前12世纪，古埃及的纸莎草卷上就有插图，可以说它们是世界
上现存最古老的插画书。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文字中提到相关的图画，可
惜没有实例流传下来。这本书延续着将图像与文本相结合的悠久传统，
文本和插图，缺少其一，图书的效果就会大大减弱。

梵蒂冈图书馆保存了两本5世纪的“维吉尔诗集”手抄书，都配有图
画。它们是西方最早的插图书之一，插图描绘的都是文本中所提到的场
景或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将文本内容视觉化。从那时起，直到
现在，插图书籍数不胜数，书中配有插图，我们早就习以为常。这些插



图可能是描绘事实的，可能是概念性的，也可能是图表。它们可大可
小，可繁复可简约，插图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

到了书籍印刷的年代，插图几乎是与印刷术同步出现，最早带有插
图的印刷书籍出现在1461年，比西方第一本印刷书籍古腾堡《圣经》只
晚几年。从那以后，人们使用种种新技术，让在书页的有限空间之内大
批量印刷图像成为可能。15世纪书籍插图的主要技术是木刻版画，到了
16世纪，这种技术被铜版画代替，与木刻版画相比，铜版画更为复杂和
细腻。



瑞士作家乌尔里希·博纳（Ulrich Boner）的德文寓言集《宝石》出版于1461年
（仅晚于古腾堡《圣经》几年），这是第一本带有插图的印刷书籍



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的5世纪手抄书，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是我们
所知的现存最早的插图本书籍之一

中世纪的手抄书都是单本制作的，其中的插图大多是彩色。到了手
动操作印刷的年代，大规模的印刷过程中，印制彩色插图几乎不可能。
在19世纪之前印刷的书籍中，有时我们能看到彩色插图，但这些都是在
黑白插图上手绘的【附图所示的《宝石》（Edelstein）就是其中一
例】。到了19世纪，随着一系列新技术的发明，印刷也有了革命性的变
化，全彩插图的印刷成为可能，大批量生产的成本也在下降。同一时
间，摄影的发明带来了以照片为插图的书籍。从那时起，书籍制作的技
术不断发展，书籍插图也变得越发简单、便宜和精致。到现在，我们早
已对图文并茂的书籍习以为常。

增强书籍的视觉效果并不一定都需要写实的插图。在1066年诺曼底
公爵征服英国之前，有许多不列颠岛国手抄书，例如著名的《林迪斯法
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和《凯尔斯之书》（Book of
Kells），这些手抄书的传统证明了抽象的装饰也同样能在书页上起到强
有力的惊人效果。此外，中世纪的手抄书也证明，加强书页的视觉效
果，不只是单靠插图，精心装饰的边框和首字母也非常有效，这些方式
在中世纪手抄书中被广泛使用，后来的印刷书籍也继承了这些传统。在



整个手工印刷书籍的时代，各种花饰、页面边框和装饰字母的使用也很
常见，它们的效果可醒目也可微妙。现代书籍中这种装饰方式的使用虽
然减少，但直到19世纪，它们依然流行。



到15世纪末，印刷书籍中使用木刻版画插图已经很成熟，此为1494年出版的德国作
家塞巴斯蒂安·勃朗特（Sebastian Brandt）的《愚人船》（Narrenschiff）中的

一页



从16世纪开始，和木刻版画相比，金属版画让书籍插图更为精妙细腻，17世纪中
期，丹尼尔·金（Daniel King）等艺术家创作了一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教堂铜版

画，此为一例



在16和17世纪，附有格言或寓言诗的寓意画非常流行，它们图文并茂，图像让文字
的道德教育意义大大增强



19世纪40年代，彩色石印术的发明，让彩色插图的印刷成为可能，维多利亚时代的
出版商和插画家大量使用了这一技术，此例为1848年英国插画家诺埃尔·汉弗莱斯

（H.Noel H umphreys）的《主的奇迹》（The Miracles of our Lord）



英国科学家威廉·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Fox Talbot）的《自然画笔》
（Pencil of Nature）出版于1844年，这是第一批用照片来做插图的书籍之一





用装饰来增强页面及文本的效果，这一传统可追溯到数百年前，许多中世纪的手抄
书都装饰有页面边框和首字母





使用页面边框、首字母以及类似的装饰来增强页面的视觉效果，这种方式在手工印
刷的阶段仍很流行，一直延续到19世纪。如今，类似的装饰方法已经不再常用，现
在，书籍设计师更多地使用插图而不是装饰来达到视觉效果。此处为16世纪中期

（左页图）和19世纪中期（左图）仍以这种方式进行装饰的两本书籍





英国外交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关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的书，其中
的插图是彩色手绘版画，画面壮观，此书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作为艺术品的书籍—

一本制作精美的书，或是拥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往往会被视为独立
的艺术品。例如1779年出版的威廉·汉密尔顿的《燃烧的土地》（Campi
Phlegraei），汉密尔顿是英国派驻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外交家，他每天记
录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情况，书中有艺术家彼得·法布里斯（Peter Fabris）
手绘的五十四幅不同尺寸彩色插图。19世纪后期出现的私家印书坊运动
（the private press movement），是对大规模的书籍机械化印刷出版的反
动，一时非常盛行。这些私家印书坊制作了许多书籍，工艺精湛，整体
美感高，备受赞赏。



整个20世纪，许多私人书坊依然保留着制作至美书籍的理念，它们手工印出的书籍
在设计、纸张和印刷上都精益求精，追求最高的工艺水平。此图为塞缪尔·约翰逊
博士的诗作《人类愿望之虚荣》（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1984年由狂狮

出版社（Rampant Lions Press）出版



埃里克·吉尔为金鸡印书坊1931年制作的《四福音书》（左页图），和凯尔姆斯科
特印书坊1896年出版的《乔叟寓言》（下页图）都是将文本、字体、排版、插图融

为一体的最佳典范



书籍要成为独立艺术品，不能只因为图文并茂，或因为有赏心悦目
的字体和排版，制书人需要将创造力用于构成一本书的所有元素上，运
用书籍功能性的实体形式，做到文字、图像、排版、设计等各方面的真
正融合。英国艺术与工艺运动的领导人威廉·莫里斯和艺术家爱德华·伯
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合作的凯尔姆斯科特印书坊的《乔叟寓
言》（Kelmscott Chaucer）就是书籍所有方面的最完美组合。翻阅这本
至美的书，你会觉得书籍的所有组成部分都为此书之美做出了贡献。另
一个例子是英国艺术家埃里克·吉尔（Eric Gill）为金鸡印书坊（Golden
Cockerel Press）制作的《四福音书》（Four Gospels），此书的图像、
字体和排版都由吉尔设计，也构成完美的整体组合。

关于书籍的版面和排字，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充满想象力的实验。
1633年，威尔士诗人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关于天使之翼的诗
歌，排版展现的是翅膀的形状。这种“有形诗篇”的观念很早就出现，我
们所知的最早的例子是公元前300年古希腊罗德岛诗人西米亚斯
（Simmias of Rhodes）的作品。中世纪早期也有一些“有形文本”的例子
存在，如载有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翻译的古希腊诗人阿拉托斯
（Aratus）的诗作的一本9世纪的手抄书中，有的诗句就是被排版成星座
的形状。在对孩子的教育和交流上，文字和图像交互使用，也具有悠久
的历史，18世纪晚期的《象形文字圣经》（Hieroglyphick Bible）就是很



好的例子。到了20世纪，在排版上进行尝试的嬉戏之作更为激进，例如
比利时诗人保罗·范·奥斯泰琴（Paul van Ostaijen）的诗作《沦陷之城》
（Bezette Stad），视觉上错乱和割裂的文本，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对安特卫普的占领。这些诗歌往往被称为“具象诗歌”，有时也被称
为“图画诗”或“立体诗”，西文为calligrams，来自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
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的组诗Calligrammes，此组诗于1918年
在诗人去世后不久出版，这类诗歌以此得名。

乔治·赫伯特是较早的版式布局的实验者，他试图以文字在页面上的排列来反映文
本的内容，右图是他的诗作《复活节翅膀》（EasterWings）。之后有更为极端的例

子：保罗·范·奥斯泰琴的诗歌（下图）



《狗》（下页右下图）取自9世纪古希腊诗人阿拉托斯的手抄书，展示早期的将文字
进行游戏般排列所产生的视觉效果。下页右上图为18世纪晚期的《象形文字圣

经》，此书图文并茂，让孩子们在学习时更有趣味







尼可那·派拉的《反传统书》，只有在从传统书本形式转换为三维立体后，其内容
才得以显现

艺术家手制书（Livre d’artiste或Artist’s Book）的概念在20世纪初期
于法国出现。法国画商安博罗斯·沃拉尔（Ambroise Vollard）出版的魏
尔伦（Paul Verlaine）的《平行》（Parallelement，1900年，见下页
图），将平面艺术家和诗人结合起来，试图创造一本超越插图本的书
籍。到了20世纪后期，更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手制书真正蓬勃发展起
来，艺术家们的出发点不再只是文字和图像，而是书籍这种物质实体，
在他们的作品中，书籍的实体和书内的文本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例如美
国艺术家玛格丽特·考夫曼（Margaret Kaufman）的《莎莉姑妈的哀歌》
（Aunt Sallie’s Lament），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首缝制被子的诗篇，
它被印制在多种形状的纸页上，仿佛拼凑被面所用的不同布料；同时，
这本书能以不同的顺序打开，字词的组合会随之改变，如果没有这种实
体形式，字词本身就不会有什么意义。智利诗人尼可那·派拉（Nicanor
Parra）的《反传统书》（Antibook）由一系列短诗组成，如果将此书按



照传统习惯从左往右翻阅，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些不规则、不连贯的字
句，但如果你将页面拆开，重新折叠成一个三维多面体，你就能看到完
整流畅的诗句。按照这种思路进行创作，走得比较极端的可能要算是美
国艺术家基思·史密斯（Keith Smith）的《线书》（String Book），这本
艺术家手制书的内容是一些根本没有文字的空白页面，每页上有不同数
量的小孔，白线从这些小孔中穿过。翻阅这些页面时，能给读者带来视
觉、触觉和听觉的体验，这是一件艺术品，它依靠书本的实体形式来达
到效果，让读者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作为物体的书上。一本没有文字的
书，是否还能被称为书呢？

安博罗斯·沃拉尔出版的魏尔伦的诗集《平行》，邀请艺术家博纳尔(Paul
Bonnard)创作石版画插图，图文并茂，让诗作内容更生动，此书被视为第一本真正

的“艺术家手制书”



《莎莉姑妈的哀歌》，此书是文本和实体形式的实验，两者共同反映书之主题

基思·史密斯的《线书》，此书舍弃了文字内容，读者的感官体验完全来自它的实
体形式



当代艺术家们对书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各种尝试，有些尝试被推到极致。他们有
的用镜子或草制成书，上面没有任何文字；有的制作了有文字的书形雕塑。大家会
争论一本“艺术家手制书”究竟是书，还是艺术品，或两者都不是。无论如何，这

些作品可以引发人们对书籍的样式及概念的进一步思考





中国的大型印刷厂为中国及海外的许多出版社印刷书籍，工人正在生产《英汉词
典》



第三章　同一性中的个性

印刷的书籍——我们手中持有的实体物品——是工厂的批量产品。
从最广义、最简单的理论层面来说，从原材料开始，到最终一大批出
厂，它们是生产线上的产物。在这里，可复制性和统一性是很重要的概
念，它们是印刷发明带来的结果，文本用金属活字排版后可被印刷，被
大批量复制，让无数读者同时拥有。这是印刷书和手抄书之间的重要区
别。手抄书独一无二，即使出自同一位抄书人，两次抄写出的同一个文
本，也会有差异。如果出自两位抄书人之手，并在不同的地方抄写而
成，那么它们会拥有更明显的个体特征。

—印刷中的多样性—

事实上，说某种书印刷出的所有印本都完全相同，这个泛泛的声明
可能过分简单。因为在印刷厂的生产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之间，可能会
有意外发生。从理论上讲，出版社让印刷厂印制一定数量的某一书籍，
那么每本在离开生产线时，应该都是完全一样的，当读者在书店要购买
此书时，这一本和那一本应该没有区别。但如果其中某一本在印刷时出
了点小差错，例如某页上的油墨没有处理好，或书页剪裁时不准确，那
么，这本和那本就会有明显的差异。



印刷的程序：

在19世纪印刷机械化之前，书籍印刷和其他环节一样，也是全手工的过程。印刷作
坊的工匠们接受过培训，他们尽量争取同一本书的不同印本之间没有区别。但与现



在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相比，手工印制的过程中，印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容易出现
差别；印刷的第一步是排版，排版师挑选铅字字母，将它们按照文本的正确顺序排

好，排完一个完整的页面后，这些铅字会被锁定在一个框架之内，以供印刷

印刷机上放置排好的铅字版面，印刷师正在手工用墨垫为版面上墨。印刷所用的纸
张会被放入特制的框架中（压纸格和夹纸框），框架被折回到涂过油墨的版面上进

行印刷。每张纸都将被正反印刷两次，纸上可能有书中的多个页面



印刷的最后一个步骤，将涂过油墨并覆盖好纸张的版面放在印刷机的正中，用有螺
旋构造的压力机将纸张压在排字版上。印好后的纸张被悬挂晾干，然后被折叠并按
照一定顺序排列。每本书的每一页都是以这种方法印成的，手动印刷的基本技术和

设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



1612年出版的约翰·多恩的《周年纪念》（Anniversaries）的勘误表，现存书中，
只发现一本内有此勘误表

在现代书籍的制作过程中，因为技术的进步，类似的错误已经基本



上被消除。当然，任何参与过现代出版商有损版销售的人都知道，错误
依然可能发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书籍制作的每个环节都是手工完
成，因此印刷过程中的差别也就层出不穷。前两页的插图显示了印刷的
几个步骤，文本中的每个字母都是独立的铅字，这些铅字被排好后锁定
在一个框架中，形成版面，印刷时先要为版面上墨，然后将纸张按压在
版面上得到书页的印痕，这些都是手工完成的，每个环节上都可能出
错。字母上的油墨可能涂得不均匀，铅字可能会掉落或损坏，在印刷过
程中，如果发现有差错，印工会做些刻意的纠正。印刷书籍是一个耗时
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从开始到结
束，印张之间出现不同的机会非常多。在印刷的同时，校对人员也会检
查文本，如有错误，印刷会暂停，对单词或拼写进行修正。

那些无法在文本上直接修正的错误，可以通过印刷勘误页来处理。
勘误的一种方式是将重新印出的正确字句粘贴在错处上，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整张重印，在装订时将新印的页面插入书中代替错误页面，因为它
们是单页，所以能看出它们不是原来的印刷页面。书籍印刷时出的差错
以及对之的修正，都能带来同一版书的多样性，在一批同时出版的书
中，可能有几本没有插入勘误的页面，书中的错误没有修正；也可能有
的错误页没被取出，勘误页和原页被装订到一起。

这些都是印刷过程中产生的多样性，有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则比
较重要。可能有人会争辩说，某一字母的油墨不匀或印刷机的压力不
均，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印本之间的不同，只有目录学迷才会感兴趣，这
类似于只有集邮迷才会注意到某张邮票上四周的齿孔是否太多。相比之
下，被取消或勘正的书页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从勘正的原因或可以看出
作者意图的改变，或可以看出当时政治的敏感性。例如1667年首次出版
的英国作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诗歌《奇迹年》（Annus
Mirabilis），此诗庆祝英国海军打败荷兰海军，初版本中的一句诗对某
位英国海军上将有比较严厉的批评，后来重印了一张新的修改过的书
页，替代了大多数印本中的那页。1775年，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的《西部岛屿之旅》（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es）的
初版本第一次印刷时，有一段文字批评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教长和全体
教士，指责他们试图出售大教堂屋顶上的铅块，这段言论很快被修改，
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口气温和的文字，新印的修订页也取代了原页，除了
一本外，所有的印本都得到修正。此类勘正不仅出现在古籍中，现代书
籍中也常有发生。有时因为法律上的原因，书籍可能会在发行前的最后
一刻还要修改。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出版于1932年的《斯



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就是一个例子。

1932年，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斯坦布尔列车》由海涅曼出版社（Heinemann）出
版，它在预发行时，引起另一位英国作家普莱斯列（J.B.Priestley）的注意，因为



格林借书中某个角色讽刺后者，普莱斯列威胁要提起诉讼。当时，他们两位都是海
涅曼出版社的作者，但普莱斯列比格林名气更响更重要，所以，格林不得不做了修
改，出版社重新印刷发行。此书的第一次印刷本基本都被销毁，只有少量幸存，在

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

书目学家们曾提出过“最佳版本”的概念，试图对书籍印刷过程中产
生的多样性进行理性的分析。它的基本思想是，印刷厂印制的每本书
中，总会有一本是最完美的印本，能够最好反映作者和出版社意
图。“同一版本的书”，指的是同一套排字版式所印刷出的所有书籍，在
印刷过程中，这个版式没有被拆散或重新拼合，也没有其他明显改变。
一本书的不同版本之间有变化和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作者的意图可能
会有改变，也有其他原因会造成版本之间的变化。研究并记录不同版本
的差异，这是文本目录学的重要部分。近年来，“最佳版本”的合理性越
来越受到质疑，因为人们认识到，文本以及早期读者对此文本的认知是
不确定的，远远不像“最佳版本”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死板。同一版本根据
印刷数量，在装订前可能有数百甚至数千个印张，它们可能包含我们上
面所提到的错误或修正，与“最佳版本”相去甚远。同一个版本中，还可
能有各别的子版本，被单独出版和发售。如果几百套书由几家不同的书
商销售，那么标题页可能会被单独印刷，以适应不同书商的销售网络。
有时候，没被售出的书页可能在多年后会被配上新印刷的标题页重新装
订发行，新标题页上会有新的日期，或有新的措辞，让读者觉得这是个
全新的版本，其实除了标题页外，书中的其他页面全部是几年前印刷
的。



在1775年出版的约翰逊博士的《西部岛屿之旅》的原文中，作者写道：“利奇菲尔
德大教堂的神职人员应该把熔铅喝下”，后来作者觉得此话不妥，进行了修改。书

中的原印刷页几乎全被销毁，取代它们的是文字温和的新书页







英国作家约翰·兰德尔（John Randal l）的《艺术与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arts and sciences）于1765年在伦敦首次出版（标题页没有标注年份），二
十多年后还有许多未售出的书页，于是出版商就印刷了新的标题页，用了完全不同
的书名，省去了作者的名字，重新发行。两个版本除了标题页不同外，其他都完全

一样，使用的都是初版印刷的那些书页



此处为两本1637年出版的《苏格兰祈祷书》（Scottish Prayer Book），这两页有
所不同，最明显的是页面上大写字母“L”周围的装饰。两页上的文字和排版乍看都
一样，但仔细观察就能看出它们的细微区别，这两页显然是从不同的铅字版上印刷

而成

畅销书籍可以在短时间内被重印很多次（《圣经》就是最明显的例
子），这对试图了解它们的出版历史的人来说，情况可能非常复杂。因
为相隔数月甚至数年的印刷书页，可能会被混在一起，装订成最后的书
籍。所以，我们经常发现，有一批书籍可能有相同的标题页，但内容可
能来自不同时期的印刷页组合。即使是同一个版次的书籍也可能有多样
性。例如1637年在苏格兰出版的一本祈祷书，此书的出版是为了将《公
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强加给苏格兰人，结果导致了民众的
起义，这本书的目录学历史就反映了当时因它引起的争议。此书的整个
印刷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书中的部分内容不
止一次地被重新排版，页面进行了大量的更正和修改。有一些印张虽然
内容和版式都一样，但使用的铅字完全不同，而且，在某些印本中，个
别字句被删除或更改。所以，最后的成书虽然乍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实
际上没有两本是完全相同的。如果你把现存的任何两本并排放置，你就
会发现它们有这样或那样的如内容、版式、字体、装饰等不同。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书籍在印刷过程中会出现多样性，因此我们所
期望的同一版本的书籍一致性也就不完全是现实。这些在印刷或装订时
因为偶然因素造成的多样性，往往不被购买者察觉。这种多样性和我们
下文要讲到的在印刷过程中故意为之的同一版本的多样性有所区别，下
文所述，是出版商特地给购买者提供的不同选择。

15世纪印刷发明之时，纸张早已是手抄书或文件最常见的载体。纸
张当然也是大规模印刷书籍的自然选择，但如果要出品质量更高更具永
久性的文本，牛皮（特别是小牛皮）仍然是制书人的首选。所以，早期
出版印刷商们在生产纸质书的同时，通常也会印一些牛皮版本，为买家
提供一种更为奢侈的选择。这两种书从同一块版上印出，纸质书的数量
一般占大多数。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书籍印刷的最早阶段，第一本印刷
书籍古腾堡《圣经》就同时有牛皮纸和纸质印本。整个手工印刷的年
代，也一直保留着这一传统。到了16世纪早期以后，印书时使用牛皮这
种奢侈材料不太常见了，但并没完全消失。18和19世纪也有一些用牛皮
印刷发行的书籍。更为常见的是印刷所提供不同纸张的选择，出版商用
不同厚度或色度的纸张来印刷某书的同一版本。从1569年到1572年，安
特卫普的出版商克里斯托弗·普朗丁（Christopher Plantin）印刷的大型多
卷本《圣经》，就是用四种不同的纸张和牛皮印刷的，价格依据纸张质
量而定。除了使用不同的普通白纸外，出版商为追求新奇，有时也会用
彩色纸印刷一部分。



这本17世纪出版的《圣经》是由两版不同的印刷书页混合装订而成。左手书页所用
的是罗马字体，右手书页是黑体字。这样的混合装订可能发生在此书历史的任何阶
段，可能在初印发行时，也可能在后来，如果某一本的书页被损坏或遗失，书主或

书商可能从另一本中抽出书页来进行弥补，重新装订出“最佳”版本

对挑剔的顾客来说，用超大的纸张印刷，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豪华的选择。和普通
纸印刷的版本相比，它们的排版是一样的，只是在排版的框架固定之后，印刷时，



两个相邻的框架之间的距离被加大，并用大纸印刷，这样页面之间就有更充裕的留
白。这里是1741年出版的英国神学家康尼尔斯·米德尔顿（Conyers Middleton）的

《西塞罗传》（Life of Cicero）的普通本和豪华本

书籍出版的另外一种能在印刷过程中使用的技巧是出版某本书的豪
华本，也就是用大型纸张印制。这种豪华本的文本排版和普通版本是完
全一样的，只是在排版框架固定之后，印刷时，对页框架之间的距离被
加大，所用的纸张也比较大。其结果是同样的文本和版式，但是页面上
的内外留白会有更多空间。这样的版本能吸引富有的购书者，此类豪华
本一度曾非常流行，特别是在18世纪手工印书坊的后期。鉴别豪华版本
和普通版本时，最精确的办法是比较它们的订口留白，因为在书籍装订
时，翻口留白有可能被裁掉，但订口留白是不可能被裁掉的。

英国出版家威廉·皮克林（WilliamPickering）1844年版的威尔士诗人乔治·赫伯
特的《圣殿》（TheTemple），其中一些是印刷在牛皮上，为买家提供了豪华的选

择，此为一例





第四章　因藏家而得不同

在印刷过程中，同一版本的书籍会被加入某些个性化的因素，等书
籍离开印厂，它们个性化的机会更会倍增。例如，一次印刷某书的一千
本，我们看到这一千套尚未装订的书页，因为印刷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
因素，这一千套书页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但你如果把它们看作一千个个
体，就知道此时它们正站在同样的起点上，等待被交付给装帧师、书商
和读者，它们会走向各自的发展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书籍都会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这一千套会
被分送到不同的书商手中，会有相似或是不同的装订。等它们一旦被人
购买，它们的命运就可能从一位拥有者转移到另一位拥有者的手中，甚
至在几代人的手中走过，每本书的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一些可能
在私人藏家手中周转，另一些可能会直接进入图书馆等公共机构，也可
能在私人收藏之后进入公共机构。有些可能在出版后的几年内，也可能
在出版的几百年后被销毁。有史以来，无数书籍已经不复存在，它们的
销毁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意外。如果我们找到同一版本的所有幸存
书籍，将它们并排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它们没有两本是相同的。美
国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收藏的
八十二册莎士比亚的《第一对开本》（Shakespeare’s First Folio）闻名于
世，这批藏书中的每一本都在印张、装帧、标志、收藏历史等方面有着
独一无二之处。

书籍藏家究竟有多重要？这要看他们会在书上留下哪些独特的历史
痕迹。书籍影响、塑造并反映人们的兴趣。某本书曾在某个特定阶段被
某人拥有，这样的记录可以告诉后人有关藏家以及文本的信息。它可以
让我们对藏家的品位、智识和财力进行推断（例如此书是简单还是豪华
装帧），也能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读者们对某一文本的接受情况。如果
某本书被批注过，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以
及此书在那个时代的影响。阅读史研究是使用幸存的证据，更好地了解
单个读者或一代读者与书籍之间的关系，他们如何互相影响，这种研究
已经成为一门很流行的学问。在过去的十年中，已有大量有关阅读史的
书籍、文章和网上数据库出现。



研究某本书的个性化历史，我们能依据各种不同的证据，但并不是
每本书都留有证据。数百年来，许多藏书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书上标
注他们的拥有权，但也有许多没做任何标注。一本17世纪的书籍里没有
标记、批注、藏书票或任何能够显示它曾被人拥有的证据，这并不罕
见。书籍曾被修复、被重新装订，有时还可能不止一次，虽然这些时间
点本身也是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可能拥有能被解释的信息，但书籍原装
帧和扉页的舍弃，肯定会造成关于此书的许多早期信息的丢失。过去许
多年，藏书的风尚是倾向于收集干净的版本，不喜欢前任藏家的批注或
涂鸦，所以，新主人会特意除去旧主人的标志及题字，或将书中的藏书
票取下。图书馆通常更是认为书籍的重要性完全在于文本，所以，它们
也只对文本进行关注，传统的图书馆目录主要记录作者和书名，很少会
关注前任藏家和装帧的任何信息，这种情况近年来才有所改变。过去，
图书修复的首要目的是要为文本的阅读提供一个结实的载体，现在，随
着数字文本以及其他复制本的出现，这种观念已经被完全颠覆了。一本
20世纪装订的16世纪出版的《乔叟作品集》，因为重新装订过，上面干
干净净的没有任何旧主人的痕迹，也没有任何眉批或题字，虽然它仍是
一本历史文献，但是它能为读者和学者提供的，与大量的电子文本和后
代的纸质印刷品并没有区别。这本《乔叟作品集》与另一本同时代出版
的经过同样净化处理的也没有不同。但是，英国作家加布里埃尔·哈维
（Gabriel Harvey）曾经拥有过的一本1598年出版的《乔叟作品集》就大
大不同，上面有许多他有关同时代诗人的笔记和评论，其中包括最早提
到的关于《哈姆雷特》的文字。显而易见，这本《乔叟作品集》，是独
一无二、不可取代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加布里埃尔·哈维所拥有的1598年出版的《乔叟作品集》，他在上
面题写的笔记中第一次在历史上提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86页插图，左为细

部）

—拥有者的印记—

人们以很多方式在书籍上留下他们的痕迹，有的在标题页写下了他
们的名字，有的贴上他们的藏书票，有的在装帧时标示出他们的姓名或
家族徽章，有的在书上记录他们的训诫和箴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拥
有者都在书本上显示自己的身份，他们也可能对文本做出反馈，在空白
处写下笔记，或为了突出某一段落，或对作者的某种观点表示不同意，
或是补充书中的信息。

标注拥有权方法之一：

个人和机构使用各种方式来表明他们对某本书的拥有权，其中一些容易解释，另一
些则不容易。

在书上题字的历史非常悠久。此处三例分别为：杜伦修道院（Durham Priory)的14
世纪藏书标记；17世纪王政复辟时期藏书家安格斯列侯爵（Earl ofAnglesey，

1614-1686)在一本藏书标题页的签名；19世纪一位名叫伯特尔（E.H.Bentall）的先
生在标题页的签名，他是“桑姆森号”的一位船员或乘客



有些书的主人更喜欢密码般的题字。此例为收藏家克拉切罗德（C.M.Cracherode）
的签字，他喜欢用姓名的首字母组合，而不是全名。第二例是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的藏书符号，这些符号往往代表他购买时所支付的价格，大英博物馆

就是在他捐赠的藏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早期的书籍拥有者们有时会在书上签名并题写他们喜欢的座右铭，例如17世纪早期
的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他的藏书中除了他的签名外，他还会用拉丁语

写上“一位探险家”（tanquamexploratur）



18世纪后期开始，有一些个人和图书馆会在书中盖上图章，如左图医生托马斯·弗
莱文（ThomasFrewen）和锡永学院（SionCollege)图书馆的印章。18和19世纪的书
中，也有人会用镂刻模版在书中印上图案，例如左图中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的图案





标注拥有权方法之二：

藏书票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成千上万的人使用过它们。藏书标签
[如此处所示“伊拉斯谟·黑德”（Erasmus Head）]也被广泛使用，如同藏书票一
样，藏书标签也是单独印制而成，然后被粘贴到书本上，但是使用凸版印刷而不是

雕版印刷





书籍的外表也能告诉我们它们曾经有过的主人，有些书的封面会印上藏家的名字或
首字母缩写，有的会使用家族的徽章，从16世纪中叶开始，这些技术在英国就很普

遍











诗人柯勒律治曾在他的藏书上写过大量批注，这些文字是研究他思想的窗口，早就
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藏家在书页上写下的文字，可能只是偶尔的旁注，也可能滔滔不绝
用尽书页上所有的空白处。在这里，我从流传下来的数以万计的批注中
略举几例。英国律师弗朗西斯·哈格雷夫（Francis Hargrave，1741—
1821）就是一位非常喜欢在书上批注的人物，他的许多藏书现在都在大
英图书馆，特别是其中一本有关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的小册
子，空白处被写满了哈格雷夫关于此书的历史和法律方面的笔记。前面
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诗人兼律师加布里埃尔·哈维，他是另一位律师、诗
人、讽刺作家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的对头，也经常在书中的
空白处奋笔疾书。他的私人藏书的许多册都布满了批注和笔记，那本
《乔叟作品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另一位著名的批注家，文学评论家们对他藏书中的
批注和笔记都做过专门研究。

英国都铎王朝早期的伦敦史家罗伯特·法比安（Robert Fabyan，约
1445—1513）在他所藏的《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
1493）中，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有关当时政府官员的记录，简直就是他
有关伦敦历史的个人百科全书。那些喜欢评论的人可能会更进一步，他
们会将一些空白的页面和印出的书页装订在一起，以确保有足够进行评
论和批注的空间。17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位新教徒牧师约翰·华纳（John
Warner），他有一本装订不同寻常的小开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空白
的页面，他在上面写满了笔记、感想和对前人评论的引用。也有人在课
本中加插课堂笔记，例如19世纪早期的剑桥大学的学生沃尔特·特里维
廉（Walter Trevelyan）的笔记，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化学课是如何教
授、如何学习的。17世纪早期的荷兰律师彼得·范·维恩（Peter van
Veen）非常欣赏蒙田的著作，他将一本蒙田的《随笔集》送给儿子做礼
物，他没有简单地在当中加插进空白的页面，而是在书后写了整整一篇
个人回忆录，标注并评点书中的重要段落，还在书页的空白处用钢笔画
上素描插图。



弗朗西斯·哈格雷夫的藏书中布满了他的批注和评论，这本关于伦敦圣殿教堂的小
册子的所有空白处，都被他写满了

《纽伦堡编年史》是世界历史汇编，此本曾被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法比安收藏，
法比安去世之后出版的著作《编年史》（Cronycle）是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历史的
重要著作。他在此书里的大量批注将《纽伦堡编年史》变成了个人历史百科全书，
也让人窥探到他的工作方式。全书还有大量的木刻插图，都是手工上色，让这本书



更为与众不同

一本1671年出版的《圣经》，它当时的主人将许多空白页加插进此书中，将其变成
了个人的《圣经》学习汇总，他在空白页上记满了他自己及其他学者的注释、评

论、说明及观察



17世纪早期的荷兰律师彼得·范·维恩，将一本蒙田的《随笔集》个性化，在书页
空白处和书后的空白页上写了大量笔记，并在整本书中画了一系列的钢笔画，这是

他留给儿子的传家宝

威廉·布莱克对雷诺兹爵士的评价被精确地记录在他在后者文集标题页的题字
中，“这个人是被雇来压制艺术的”。布莱克在此书其他页面上的批注更增加了他

的负面评价

如果某本书曾被某位名人收藏过，有时这种连带关系就足以让人倾
倒（后文中还会详细谈到）。想象一下，弥尔顿、拜伦，最受崇拜的英
雄，或臭名昭著的恶棍，你手中的这本书，曾经被他们拥有过。当然，
这些书的价值常常超出名人关系，因为书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窗口，窥
探这些人的心智及思维的发展过程。我们知道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对画家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的
评价，因为布莱克在雷诺兹文集的标题页上，留下这样的题字：“这个
人是被雇来压制艺术的。”亨利八世的藏书有不少现在被大英图书馆收
藏，它们的价值，不仅因为它们曾被亨利八世拿在手上，更因为他在一



些与政治或道德有关的段落上做过标记和评论。研究宗教改革那段历史
的学者们也很重视亨利八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个人图书馆中的藏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书籍能让后人洞察
到他所阅读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批注和笔记捕捉了他对某些问
题的思考和态度。

研究者们向来很重视早期专家们在书上的批注。1774年，18世纪的
著名藏书家安东尼·艾斯丘（Anthony Askew）的收藏被拍卖时，拍卖目
录上特别提到藏品中的许多书籍有古典学者们的批注。批注的传统一直
延续到今天，1997年，历史学家罗斯（A.L.Rowse）的藏书被出售时，
书商目录上提到其卖点之一，就是罗斯“评论及批注的习惯随着年龄和
智慧而增长，他的藏书的空白处也就越来越布满了他的评论，智慧、讥
诮，有时不乏严厉”。那些喜欢批注的人，不需要多有名或多重要，他
们的文字同样可以充满趣味。前辈读者中的那些无名之辈所做的批注也
能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证据，说明历代读者们对当时的出版物的吸收和
反馈。



亨利八世曾在他的许多藏书上题写批注，此为荷兰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的著
作，亨利八世在批注中指出神父们的缺陷



研究宗教改革史的学生们看到有“托马斯·坎图良”（Thomas Cantuarien）签名的
书时，就会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书都曾是亨利八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
托马斯·克兰麦的藏书，有些书中还会有他的题注和眉批，那么就更值得重视了



17世纪早期，伦敦外科医生约瑟夫·芬顿利用书中空白页记录他所拥有的外科书籍

人们在书上留下的文字并不局限于和此书有关的内容，每本书前后
空白的页面是可以利用的空间，许多人在上面记录其他重要事件。约瑟
夫·芬顿（Joseph Fenton，1634年去世）是17世纪早期伦敦圣巴塞洛缪医
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的外科医生，与英国著名医生威廉·哈



维（William Harvey）是同代人，他用一本医学文献的空白页记录了
他“书房中所有的外科医学著作”。约翰·罗巴茨（J ohn Robartes），第二
代罗巴茨爵士（Lord Robartes，1606—1685），是建立了康沃尔郡的林
翰德洛克庄园（Lanhydrock House）非凡图书馆的重要人物，他在一些
书的扉页上，记录了与此书毫无关联的庄园事件，例如鹿群的情况，某
一年猎杀了多少头鹿，等等。学校教科书中封底扉页上的涂写也往往能
见证前代学生们上课开小差的能力，例如罗切斯特修道院的一位修士所
收藏的小册子上，有不少手书的言语污秽的打油诗，证明了修道院的学
生们拥有充足的世俗知识。批注不只限于文字，有人会在书页上描画抽
象符号，这些符号与文本内容是否有直接关系也可待商榷。约翰逊博士
在编纂他的《词典》时使用过许多书籍，这些书上也注有各种符号，标
出《词典》中解释词语用法时会用到的引文。

人们在阅读过的书籍上留下各种标记，有的很容易理解，有的则不
然。文字批注比较直截了当，它们可能与文本内容有关系，也可能没
有，这些文字往往是读者的评论、索引、总结或翻译。另一些常见的批
注是在文本下方或边上画线，或使用各种符号，例如星号、打钩或箭头
等。研究阅读史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读者与书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它们进行分类和区别。批注和标识有些像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乒乓球游
戏，他们交流思想，有时候会碰撞合成出一些有趣的东西，读者的批注
可以自成一体，为其他读者提供参考。



基督教牧师和神学家艾萨克·沃茨（Isaac Watts）出版于18世纪中期的著作，上有
约翰逊博士所注的符号，他编纂的《词典》中，有些字例出自此书



康沃尔郡林翰德洛克庄园主人约翰·罗巴茨在书籍的扉页上记录某年在庄园中所猎
杀的麋鹿





这本拉丁语语法书上的涂鸦是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和他的朋友乔治
·哈蒙德（GeorgeHammond）在伊顿公学读书时所写



此书为15世纪后期印刷的一些小册子的合集，由罗切斯特修道院的僧侣约翰·诺布
尔（JohnNoble）收藏，后来进入亨利八世的图书馆，在它的扉页上有一首手书的淫
秽打油诗。一位20世纪的编辑这样评论：“作为当时的普通读者所喜欢的幽默的例

子，这首诗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它在文学上的价值。”

在戏剧表演彩排或提词时使用的戏剧脚本，上面经常会有各种记
号，或是标记需要修改或删节的地方，或是注明表演者在舞台上的位置
以及导演的要求。《圣经》上经常也会见到一些特殊的批注，例如记录
家庭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或是对某段祷语的特别理解，《圣经》似乎是
记录这些细节最合适的场所。19世纪初英国布伦德里特（Brundrit）家
族所藏的《圣经·新约全书》的开头，记录着这一家族许多人的出生与
死亡。历史上，无数普通人家的《圣经》上都有这样的记载。

书中批注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们可以告诉我们批注者的观点，而
且因为它们可能包含别处没有的有关此书文本和出版的重要信息。英国
内战期间，伦敦书商乔治·托马森（George Thomason，1600？—
1666），收集了大约二万三千种小册子、传单、海报、新闻报道，这个
收藏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托马森习惯于每天都在这些出版物上
标注日期，这使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大大增加，后代历史学家们能
依此推断在这个政局动乱的时期，那些喋喋不休的争吵的来龙去脉。许
多世纪以来，不少书籍因其内容的争议性，作者们不愿暴露身份，将它



们匿名或以笔名出版，但他们同时代的读者有的可能知道或猜测作者的
身份，所以，他们会在标题页上注明他们认为的作者的名字，这样的书
籍并不少见。关于匿名书籍的最重要的多卷本参考书是英国学者哈尔凯
特和朗恩（Samuel Halkett&John Laing）编辑的《英文匿名笔名出版物
字典》（Dictionary of Anonymous and Pseudonymous Publication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在进行作者鉴别时，广泛依据了那些有批注的版
本。这些作者同代人的批注有时是正确的，有时则是错误的，但无论如
何，它们都让我们认识到这些出版物同代人的视角和观点。

人们会用各种符号和线条在自己的藏书上做标记

有的作者会在他们出版的著作上记录后来的看法，这就非常有意
思。一旦印刷之后，文本就会冻结而不可改变（不像如今的电子文
本），作者可能在书上更正、添加或改变他们的观点，希望此书重印时
可以进行修正，当然，也有许多书没有再被重印。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第一部剧本《维拉》（Vera），此本曾在1882年
纽约演出时用来为演员提词，上面标注出实际演出时对原剧本的一些修改

人们对书籍的补充不限于文字，也包含图像，他们在书中可写可画
（例如我们前文提到的荷兰律师彼得·范·维恩）。有时除了书中原来的
插图外，后人也可以在书中加插进新的插图。因为以前出版物的印刷和
装订是由不同人完成的分开的工序，书页被印刷出来后，会根据出版社
或购书者的要求进行装订。所以，在装订之前，很容易加入新的文本或
插图的书页。这一过程之所以流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版画的繁荣。那
些木刻或蚀刻的版画作品被印出许多份，它们可以作为单张图片或画集
来保存，可以被挂在墙上，也可以被装订进书籍中。例如，17和18世纪
期间，描绘《圣经》故事的版画非常流行，所以，根据购书者的意愿，
将这些版画装订进《圣经》中的情况很常见。书籍根据藏家的意愿加入
新的插图，这往往被称为是“额外插图”，或被称为“格兰杰式插入法”，
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英国18世纪传记作家和收藏家詹姆斯·格兰杰
（James Granger，1723—1776），他1769年的著作《英格兰的传记史》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England）就是以购书者们在装订时要求加插肖
像画而著名。这种加插图画的做法早在格兰杰之前就已存在，在15和16
世纪的手抄或印刷书籍中，就有很多它们早期藏家在书中粘贴图片的例



子，而且，有时还不仅仅是图片，藏家们也会插入与文本内容有关的签
名和手稿资料。

英国内战时的书商乔治·托马森，他不仅收集了16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系列独特的新



闻传单和小册子，还在这些出版物上注明了具体日期，对后人来说，他精确地记录
历史，功不可没

19世纪初布伦德里特家族的出生、婚嫁、死亡，都记录在这本《圣经》的开头，许
多普通家庭在他们的《圣经》或祈祷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



作者希望隐藏身份而匿名或用笔名出版书籍，但有时他们的同时代人会在书页上记
录作者的名字（有些只是猜测），这对后人来说非常有用



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所写《三个绳节对三个楔或为效忠宣誓辩护》（Triplici
nodo,triplex cuneus or an Apologie for Oath of Allegiance），是当时新教和
天主教教徒之间激烈论战的小册子之一。此本由国王亲笔题写，标注出下次印刷时

要做的修改

读者通过在书本中批注而增加书的内容，但有时，读者也会删除他
们不喜欢或觉得不合适的东西，书的内容因此而减少。污损一本书，虽
然是负面的举动，但也赋予了某本书个性化的特征。16世纪英国的一些
教堂用书，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剧变之后，常常系统地按照亨利八世
1542年颁布的诏谕而被清理，将所有提及罗马教皇和圣托马斯·贝克特
（Saint ThomasàBecket）的内容删除。那些冒犯的话语或是被画掉，或
是被剪裁，“洁本”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1532年出版的英文祈祷书中的一页，上面贴有耶稣和跪拜修女的木刻版画。这本书



属于圣毕哲修会的赛恩修道院（Syon Abbey）中的一位修士或修女

一本18世纪的祈祷书，书的主人通过加插一组插图来让此书个性化。原版书并非如
此，插图是另外购买后与书页装订在一起的。当时有一系列类似的插图出售

有史以来，由于政治或宗教的原因，对书籍历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审
查制度。还有另一种对书籍的污损行为可能会被法律制裁。例如，1959
年1月，年轻的作家乔·奥顿（Joe Orton）和他的同性恋人肯尼斯·哈利韦
尔（Kenneth Halliwell）将伦敦伊斯灵顿公共图书馆的一些书籍偷出来
进行污损，他们对护封和内容进行描画和涂写，添加了玩笑或淫秽的内
容，然后他们将这些书偷偷放回图书馆书架上，图书馆特地雇用了额外
的工作人员，花了很长时间才将他们抓获。1962年5月，奥顿和哈利韦
尔被判六个月监禁，在今天看来，这个处罚是有些严重了。奥顿后来说
这几个月的监狱生活是他文学创作生涯的突破点，让他成为一位成功的
剧作家。现在，被这二位污损的书籍已经成为20世纪60年代文化史的一
部分，当年将他们送进监狱的伊斯灵顿图书馆还特地为这些书举办过特
展。



1962年，乔·奥顿和肯尼斯·哈利韦尔被判刑入狱，因为他们对伊斯灵顿公共图书
馆的一些书籍加以污损，法官在判决时说他们的举动是“纯粹的恶意和破坏，我们
必须保护公众”。这些书现在都被保存在伊斯灵顿图书馆，成为当时历史的一部
分。奥顿解释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伊斯灵顿图书馆中充满了垃圾小说



此为1527年为英国市场出版的《时段祈祷书》，此书的主人服从亨利八世的诏谕，
在祈祷书中画掉了所有提及罗马教皇和圣父的文字



哥白尼著名的有关地球围着太阳公转的著作，在1620年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审查，
教皇传下诏令要求删除书中的许多段落。此为1543年的初版本，书的主人根据诏令

在上面进行删除和修改





传说中圣波尼法爵用来抵御杀人凶手的手抄书，书页被宝剑划破。此书为福尔达大
教堂珍藏（右页图）。圣波尼法爵的画像经常是手执宝剑，剑上刺挑着此书

—因关联而崇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与某位历史名人或历史事件有关联的书籍
有特殊的收藏价值，这也是最早人们对于书籍历史来源的兴趣。德国的
福尔达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Fulda）藏有一本6世纪的手抄福音书，
此书的木制封面上有被宝剑划破的痕迹，传说8世纪德国传教士圣波尼
法爵（St Boniface）曾用此书作为抵御异教徒攻击的盾牌。它的盾牌功
能显然不到位，所以圣波尼法爵还是被杀死了，但从那以后，这本书就
成了宝藏。

现藏于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Cambridge）
的6世纪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Gospels of St Augustine）极为珍
贵，因为它是现存最古老的福音书。公元597年，圣奥古斯丁前来英国
布道，亲自将此书带来，这就让这本福音书更为特殊。我们知道，无数
个世纪以来，这样的书籍因为它们与圣人的关联，格外被人崇拜。在一
幅15世纪描绘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大教堂圣坛的画中，我们能看到这本
书也在画上。此书和其他被认为曾经属于圣奥古斯丁的珍贵文物一起，
被陈列在圣坛前。当时还有一个传说：一位当地农民在这些书上宣了假
誓，结果变得双目失明。

书籍并不都需要与圣人有所关联才能变得特殊。任何一本曾被有些
名气的历史人物拥有过或使用过的书籍，无论那人是英雄还是恶棍，都
能沾上灵气，被视为收藏真品。一本二手或古旧书籍，其价格会因它的
连带关系而上升，与它的前任拥有者的名声以及后人对他们的兴趣成正
比。某本普通的二手书店中的低价书，如果扉页上有丘吉尔或约翰·列
侬的签名，那价格就会飙升。在一些重要的科学论文的单印本中，这一
现象更为鲜明。例如，1953年的《自然》上发表了首次揭示DNA结构的
论文，此论文的单印本，上有两位科学家克里克（Crick）和沃森
（Watson）的亲笔签名，转手价格为数万英镑，虽然这三页纸的论文可
以随意从网上下载打印。



有些书籍，如果是与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有关，那就更有意思。英
国九日女王简·格雷（Lady Jane Grey）有一本手抄的祈祷书，上有她手
书的关于“生之日，死之时”的语句，据说，1554年她在伦敦塔被处决
时，她曾把这本书带上了断头台。有了这种关联，此书也就特别让人感
动。还有另一种连带关系特别有价值，那就是作者送给朋友或同仁的签
名本。



这本6世纪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是圣奥古斯丁于公元597年带到英国的，因为它
的历史关联，所以格外宝贵。至今，坎特伯雷大主教宣誓就职时，仍然使用此书。





此为中世纪末期描绘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大教堂圣坛的图画，画上就有这本《圣奥
古斯丁福音书》，此书和其他一些被认为属于圣奥古斯丁的神圣文物一起，被展放

在大教堂的圣坛前

英国文艺复兴时的剧作家本·琼森的作品《福尔蓬奈》（Volpone）初版本，由剧作
家签赠给他同时代的作家和词典编纂者约翰·弗洛里奥（John Florio）





与著名人物有关联的书籍一直是人们喜欢收藏的，书商的目录也常常会强调这种关
联





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Salomé），此本由作者签赠给另一位世纪末的作家
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扉页上的赠言写道：“给奥伯利：除了
我以外，你是唯一知道什么是七层面纱舞蹈的艺术家，而且能够看到那种无形的舞

蹈。奥斯卡。”



1554年在伦敦塔中被处死的简·格雷的《祈祷书》，其中有她写给父亲和伦敦塔中
尉的笔记，内容为她对死亡的思考





19世纪中期书籍开始使用布面装帧，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设计师们有机会创造出色彩
丰富、充满想象力的封面



第五章　因装帧而得不同

书籍的封面设计及装订样式，是展示每本书独特个性及历史的另一
处重要看点。和印刷一样，数百年来，书籍装帧也是一门手工工艺，这
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因为需求的增长和技术的革新，整个出版业
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的书籍基本上都以统一装订的方式出版，按照
出版商要求的规格进行大批量生产，对读者来说，除了区分精装和平
装，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这种统一装订的根源来自19世
纪30年代，当时印刷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是布面装帧的发明，可以直接用
机械在上面进行装饰和印刷。在那之前，从中世纪开始，皮革一直是书
籍封面装帧的主要材料。布面新技术加速了书籍封面从皮面装帧向更便
宜的布面或纸面装帧的转化，而且也让同一版次的书籍拥有统一的封面
成为可能。这一进步也带来了如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带有图案设计的
封面和护封。手工印刷的时代，书籍的封面也会有多种多样的装饰，但
图案基本上都是抽象的，与书籍内容没有多大关系。这一情况在维多利
亚时代开始改变，设计师们充分利用了布料封面所提供的新机会，并演
变为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封面设计传统。

在19世纪之前，书籍装帧和印刷一样，是由经过专门训练的工艺师
来进行的，这些工艺师或是单独工作，或是与少数几人组成工作坊。书
籍装帧师从印刷师那里拿到印好的书页，将它们折叠、缝制、装订成
书，书的封面具有保护作用，往往用皮革制成。所以，这些书籍中的每
一本都是独特的手工制成品，和之前的手抄书一样，是独具个性的，特
别是它们的装帧，与书页相比，更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同一位装帧师刻
意制作两本式样风格相同的书，使用同样的材料和装饰工具，但因为每
一本都是手工制作，两者之间会有不可避免的细微差异。







能够反映出文本内容的封面，是19世纪的产物。此三例为18、19和20世纪出版的
《鲁宾逊漂流记》，均为原装帧



对书籍封面进行装饰非常重要。自从人们制作书籍以来，封面装帧
就既有功能性，也有装饰性。装帧的技艺五花八门，几个世纪以来，最
主要的方式是使用雕有图案的金属工具在皮革上压印花纹，这些花纹可
能是素压花，也可能是烫金的。使用这些基本技术，历史上无数代的装
帧师制作了从简单到豪华的精美书籍。每一代都有大师级的工匠，他们
制作出美轮美奂的精品，被当时富有的藏书家们收藏，以其伟大的艺术
成就被后代人崇拜欣赏。但每一本伟大的书籍，总会伴随着许多不那么
出色的书籍，它们共同构筑出历史。











书籍装帧和印刷一样，过去都是手工技艺，每一步骤都是由工匠手工完成。首先要
将印刷好的书页折叠，然后将它们缝制在一起，包括将它们用线绳固定在用作封面
封底的硬板上，再用皮革包裹硬板，并在书脊的上下两端缝绑成护头，然后用加热

的金属工具对封面封底进行装饰

不管某本书的装帧是奢华还是简单，每本都能讲述一个故事。装帧
师会给顾客提供从简到奢的一系列方案，人们对装帧的选择展示他们的
性格，也能表达他们对文本的理解。这些选择不仅在于装帧的外观，也
在于装帧的内在。因为手工装帧时，要省钱的最好办法是在内部环节上
偷工减料，例如缝订等内部结构方面。最后的成品如果价格便宜，可能
就不会坚固耐用。早期的顾客给装帧师的指令很少有流传下来的，但从
为数不多现存的例子来看，顾客更重视坚固的缝纫和高质量的手工，而
不是漂亮的外表装饰。

花哨的书籍装帧显示出顾客能支付得起额外的费用，这些人可能希



望通过书籍来显摆自己的财富或地位，也可能他们送去装帧的是特别重
要的书籍。简单的装帧也能揭示一些个人历史，例如当约翰·多恩还是
一位贫困的穷诗人时，他的许多藏书都是用羊皮纸装订的，而不是厚一
些的皮革，这种软装订在当时是一种便宜的选择。许多书籍在历史上可
能不止被装订过一次，许多被后代人重新装订过，这些变化能够反映出
人们对文本的态度。一本经过了几个世纪仍然干净如新的书，说明人们
可能对它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兴趣。如今，世界各大图书馆中都会藏有莎
士比亚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其中大部分都是19世纪最优质的装
帧，反映出人们对此书的崇敬之情。也有为数不多的《第一对开本》保
留了它们非常简单的原始装帧，其数量不超过两百本。尽管我们现在认
为文学比神学要重要得多，但17世纪的宗教祈祷文本的装帧远比文学作
品要优异，这是与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一致的。











书籍有史以来，它们的外表就是人们可以装饰的空间，此为16世纪到18世纪一些高
档的书籍装帧范例

书籍装帧不仅能传递一些可被后人解释的信息，而且也提供了何时



何地制成此书的直接信息。许多世纪以来，皮革装帧所使用的基本材料
和方法都没有太大改变，但是封面的装饰习惯却跟随着各代的时尚潮流
不断地变化着，这一代和那一代很不一样。所以，乍看上去，一墙皮面
书籍好像都差不多，其实不然。就像16世纪的建筑或银器与18世纪的大
不相同，不同时代的书籍装帧也有着明显的特点。精美装帧的书籍如
此，简单装帧的书籍也不例外。1600年六便士装帧本与1700年的，甚至
1650年的都不一样。与印刷师不同，装帧师很少在他们的作品上签名，
所以，通常我们无法识别单个工匠的作品。装帧师以及他们的客户大都
会顺从整个时代的风格习惯，一般都不会独辟蹊径。后代研究者们可以
根据某一时代和地区的特点，来鉴别某一装帧，这样我们能分辨出它们
是英国、德国或法国的装帧，大约是在哪个时段，是在哪个地区制成。











19和20世纪，高质量的艺术化的书籍装帧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中期，在英国
设计师装帧运动（Designer Bookbinders）的支持下，精美的书籍装帧更是蓬勃发

展

书籍装帧师的客户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书商。我们会偶尔看到一
些独一无二的装帧，但更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装
帧，都是比较相似的。尽管如此，因为整个制书业是由许多小作坊组
成，所以，任何一本书的某一版本——已经印刷出来的那一千套书页
——最后可能会被交付给好几家装帧作坊去加工。再加上有些书在后代



会被重新装订，所以，任何一本流传下来的同一版本的古籍都可能有许
多种不同的装帧式样。如果你从多家图书馆或私人藏家那里收集某一种
16世纪或18世纪书籍的二十本，将它们放在一起，你会看到这些书的装
帧都不同，都拥有着独特的历史信息。20世纪出版的书籍，我们看到的
是统一装订，此本与彼本的区别可能只在磨损的程度以及是否仍有护
封。但19世纪同一种书的二十本仍然会显示装帧的不同，一直到19世纪
末，同一本书籍仍会有各类装帧，在质量、色彩和材料上都有不同等级
的区别。





富有的藏书家们可以将他们的藏书进行豪华装帧，不那么有钱的就得接受较为平淡
的装帧风格。左为1604年为查尔斯·萨默塞特爵士（Sir Charles Somerset）装帧

的书籍，右为诗人约翰·多恩在同一年代的藏书



莎士比亚的《第一对开本》，从那些保留了原装帧的书上我们能看出，此书最初的
装帧非常简单平淡，此本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所藏1623年版本。到了19和20世
纪，此书往往以非常豪华的风格被重新装帧，显示了后人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更为尊
重，也反映了后代藏书家的口味。此例（右页图）为19世纪仿17世纪末的装帧风

格，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









与如今的同一装订相比，过去的书籍装帧师们能为顾客提供多种装帧选择，这三本
书都是17世纪早期由剑桥的书籍装帧师丹尼尔·博伊斯（Daniel Boyse）的工作坊

装订的，虽然装订的时间大致相同，但风格和复杂程度区别很大







此三本均为17世纪末的书籍，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装订且出售。其装帧的不同，主要
区别在于封面装饰的选择，价格也会有很大区别



—收集残片—

历史上书籍装帧的过程会给后人留下意想不到的遗产，这就是装帧
材料中所使用的废弃的旧物件。虽然如今对消费社会的劝诫越来越多，
人们也知道回收的重要性，但我们早已习惯了足够的纸张及各类包装材
料的供应，用过就扔是很平常的事。但对我们的先辈们来说，可用于装
帧的纸张、纸板和羊皮纸都很有限，价格昂贵，不会有人将它们随手扔
掉。特别是在16和17世纪，书籍的制作越来越多，材料供应仍很有限，
从经济上来说，回收和再使用就很平常。书籍装帧师经常会利用废纸和
旧羊皮纸来作为他们装帧的材料。

这些材料往往由印刷工坊提供，例如用过的校样、印坏的书页、多
余的纸张等。有的装帧师甚至能在自己的作坊里找到材料，例如记录作
坊生意的账单等。有时，律师或其他文录员的办公室中，也有被舍弃的
书或文件，可以被装帧师们重新利用。正如如今的医学或法律图书馆
中，最新的文本和资料常常取代过时的内容。过去的书籍藏家也和图书
馆一样，过时的文本会被丢弃。印刷的出现带来了对旧式手抄书的大量
筛选，学者们对手抄书进行编辑整理，以新的印刷版的形式重新发行。
16世纪英国政治和宗教的动荡，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英国与罗马教皇
的分裂更导致了对与天主教教义及礼仪有关的无数书籍的刻意破坏。如
牛津这样的著名学府，它古老的图书馆中藏有无数这类手抄或印刷的书
籍，但这些书的内容不再被统治者接受，许多书籍都被废弃。当时的一
位学者谈到牛津大学某学院堆满了散乱的书页，“它们被风吹得到处都
是”。一些被撕毁的书页可能成为黄油包装纸、馅饼盒或被扎成稻草
人，或有其他与书无关的用途。这些书籍中的大部分都完全被摧毁，不
复存在，但有很小一部分被书籍装帧师救出，成了他们装订新一代书籍
的材料。







在布面装帧开始流行之后，19世纪的许多新书仍会以多种装帧风格出版，这张1881
年的新书广告就证明了这一点（左页图）。左为1902年出版的托马斯·哈代《新旧
诗选》（Poem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初版本，当时同时发行的有绿色布
面装帧，价格是4先令6便士，另一种是更为高级的乳白色布面装帧，价格为7先令6

便士



18世纪早期的一本小册子，包裹小册子的封面是用当时的一纸法律文书粗略剪出折
叠而成

英国第一位印刷师威廉·卡克斯顿1477年的广告页，宣布他最新印刷的一本教堂用
书，这是已知最早的用英文印刷而成的传单。它之所以能幸存到今天，是因为有两

份作为废料被书籍装帧师使用，这种保存不是刻意为之，完全出于偶然

旧书页可以被用作新书的扉页或是外层包装，更为零碎的也可以被
用作书脊的衬里，或被切成小条用来增加书脊连接处的强度。它们也能
被粘压在一起制成纸板，在上面包裹上皮革制成封面、封底。一张纸板



可能有四十多层被废弃的书页，对书目学侦探来说，这可能会有许多潜
在的令人兴奋的发现。在书籍装帧所用的材料中，我们能发现各类“废
纸”：例如盎格鲁-撒克逊手稿的片段、早期的商业记录、稀有或独特的
印刷品、与某些交易有关的法律文件等。英国第一位印刷师威廉·卡克
斯顿（William Caxton）印制的许多作品直到今天才被发现，因为它们
作为废料被后来的装帧师回收利用了。在一本1630年左右的书籍装帧
中，我们发现了17世纪早期一位书商的记录，记录中提到了莎士比亚的
另一出剧作《爱的功劳》（Love’s Labours Won）。早就有一些学者提
出过莎翁曾写过对应《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的另一剧
本，这个发现显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虽然此剧文本一直未被找
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残片都如此重要，但是打开一本16世纪的书
籍，首先面对的可能是12或13世纪的作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到了16
世纪末，随着被舍弃的手抄书籍的供应减少，书籍装帧师越来越多利用
印刷废物或废弃的印刷书籍。17世纪以后，人们很少再使用废弃材料作
为扉页，但书脊内衬还经常使用印刷废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
纪。



早期书籍的碎片被以各种方式再利用和回收。16世纪时，将中世纪手抄书切割为新
书的扉页极为常见（下页图），也有将它们切割成长条用来加固封面封底与书脊连

接处的强度，废弃的羊皮纸手稿有时被用来制成书籍的外包装





书脊经常使用废弃的印刷残片做衬里







国王图书馆，来自乔治三世的藏书，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这一图书馆于1823年被捐
献给国家



第六章　图书馆的集体价值

书籍作为一种实体，人们对它的体验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
的，所以，图书馆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收藏文本资料。成功的图书馆，不
论新旧，是将其提供图书资料的功能与良好的使用环境相结合，创造出
一个让人满意的整体。虽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远程获取数字信息，但大
学和政府仍在新建和扩建图书馆，这不仅是因为书籍的数量在增加，也
因为人们喜欢把图书馆作为学习、工作和会面的场所。图书馆能让人们
感受到与历史及知识积累的关联，许多人会记得第一次去大学图书馆或
国家图书馆的经历，不仅因为这些图书馆的规模可能留给他们深刻的印
象，也因为他们在图书馆中能感受到一种获取知识的特权。

除了储藏书籍资料的功能外，图书馆也能给人们美学上的享受。17
世纪晚期，英国巴洛克艺术家大卫·洛根（David Loggan）曾经制作过一
幅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著名版画，此画曾被无数次复制，充分显示
了图书馆的美学价值。1851年，《插图版伦敦新闻》（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刊登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图片，也是因为其景之
美。如今，许多咖啡桌画册或日历上，会使用世界伟大图书馆的图片，
就是这一传统的继续。风景如画历史悠久的图书馆经常也是游客必去之
地，例如赫里福德大教堂的锁链图书馆（Chained Library at Hereford）
或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的长形阅览室，都是游客不断。

大卫·洛根1675年制作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版画



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拱门室，1851年被刊登在周刊《插图版伦敦新闻》上

前面各章的侧重点在于从个性化的角度来审视书籍，关注它们如何
以不同的方式来见证自己的历史，并陈述一些与读者有关的有趣信息。
历史悠久的图书馆中充满了这样的书籍，但图书馆作为整体的价值远远
超过其藏书的加总。因为图书馆本身显示了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上，读
者群个人或集体的兴趣所在。了解某些私人或机构图书馆历史上的藏书
内容，并将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图书馆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勾勒出几个
世纪以来图书收藏的宏大画面。我们能够判断当时图书馆的平均规模是
多大，藏书语言或主题的变化趋势，书籍的出版地区等。我们也能得知
哪些书籍受欢迎，哪些书并不流行。那些流传到今天的书籍是参差不齐
的，如今非常罕见的书籍，在当时可能是被广泛阅读的畅销书，而那些



如今仍能见到许多复本的书籍，在当时可能阅读的人很少。研究一份17
世纪末的书籍拍卖目录，我们能看到当时的苏格兰作家约翰·巴克莱
（John Barclay）用拉丁文写成的浪漫小说《安格尼斯》（Argenis）很
流行，常常出现在读者的书架上，远远胜过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些经典
文学作品。人们因不同的原因而拥有书籍，阅读只是因素之一。有人借
藏书来展示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有的是为了给子孙留下文化遗产。仔细
研究先人的藏书，并且关注这些收藏是如何生成的，会让我们更好地了
解书籍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塞缪尔·佩皮斯的图书馆，在他去世后，捐赠给剑桥大学玛德琳学院。其中共有他
的个人藏书约三千册，依然按照他生前的装帧、书柜及书架的陈列而收藏



杜伦的科辛图书馆，是科辛大主教在1669年创建的教区图书馆，专门收入他所捐赠
的藏书。现在此馆书籍、书柜及陈列仍一如当年

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的
私人图书馆，如今完好无损地保留在剑桥大学玛德琳学院（Magdalene
College）中，所用的书柜及书架也是他当年的原物。这个图书馆能让我
们全面了解他在17世纪晚期如何选择收藏了这三千多册书，我们能从知
识和审美两个层面进行体验和解读。佩皮斯是一位活跃的藏书家，他对
书籍的外观和内容同样感兴趣，所以，他的藏书的装帧都有赏心悦目的
统一风格。他也经常在日记里记录购买或阅读书籍的情况，他写到的许
多书都能在这个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

王政复辟之后的杜伦主教约翰·科辛（John Cosin，Bishop of
Durham，1594—1672）创立了教区图书馆，位于杜伦大教堂和杜伦城
堡之间，收有他的私人藏书五千五百册。直到今天，这些藏书仍被保存
在这个专门设计建造的图书馆中。图书馆的建筑受到当时法国设计的影
响（英国王政空位期间，科辛流亡巴黎），在英国，这是第一家书架倚
墙而建并环绕四面的图书馆，之前的图书馆都继承中世纪晚期传统，书
架与墙壁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图书馆原有的书柜至今完好无损，上面还
有彩绘的圆形装饰画，画面反映出架上书籍的主要内容。这些画都是依
据一些书籍插图而绘，这些书也依然在图书馆中，翻看书页，我们能看
到有些插图边还有被溅上的颜料。这些藏书是科辛一生的积累：他就读
于剑桥大学，后为剑桥教授，在英国内战前成为保皇派教士，1650年后
作为逃犯流亡欧洲大陆，王政复辟后返回英国成为杜伦大主教。他的藏
书的外表特征和文本内容，都能反映出他一生的这些阶段。



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
1898），曾四次担任英国首相，从他在伊顿公学上学时就开始藏书，一
生中收藏无数。如今，他的三万两千册藏书都在威尔士北部哈登的圣德
尼奥尔（St Deiniol’s in Hawarden）图书馆中。这个图书馆也是特地建造
的，格莱斯顿去世前将他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国家，他去世之后，公众筹
资建成这个图书馆。格莱斯顿生前读书如饥似渴，还喜欢做眉批和题
注。所以，他的藏书不仅显示了他的智识品位，也能让人看到他阅读时
的思考和反馈。图书馆也提供住宿设施，在阅览室周围有居住和餐饮的
空间。这个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图书馆的发展、
使用及其价值的有趣篇章。

当然，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的私人图书馆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
有时我们能依据历史文献重构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已经有人试图根据他
们著作的内容来重构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图书馆，但这是一种很不精确
的科学。然而，历史上很多书商都有销售目录，一些藏书家也曾编过藏
书目录，这些资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私人藏书里的书籍。在17世
纪，个人收藏几百本书籍并不罕见，到了18和19世纪，个人藏书数千本
就很平常了。18世纪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曾藏书
二千多册，后人根据一系列资料将他的图书馆重构，这些资料包括他所
编的图书目录（其中一张写在纸牌背面）、书商销售目录和流落到其他
图书馆中的卷册。英国贵族、作家、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1618年曾因密谋反对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处决前他
被关押在伦敦塔，当时伴随他在塔中的，还有他的私人图书馆，有五百
多册藏书。虽然如今这些书籍很难追寻，但有一张书目清单却因被夹在
笔记本中而幸存，清单还显示了他如何在书架上排列这些书籍，这本笔
记本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这些书也曾是他撰写《世界历史》（History of
the World）时的工作用书。《世界历史》出版于1614年，在以后的百年
里又重印多次。外科医生查尔斯·伯纳德（Charles Bernard，1650—
1711）的私人图书馆拥有三千多册藏书，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家人将
图书馆出售，印刷过一份按照主题列出的售书目录，我们由此得知他的
藏书内容。数个世纪以来，许多机构图书馆收纳了无数私人图书馆的全
部或部分藏书，例如，大英图书馆就是建立在许多重要的私人藏书基础
上的，它们包括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乔治·托马森
（George Thomason）、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克莱顿·克拉
切罗德（Clayton Cracherode）等人的私人图书馆，还有罗伯特·科顿爵
士（Sir Robert Cotton）和罗伯特·哈雷勋爵（Lord Robert Harley）的手
抄书收藏。



在威尔士北部哈登的圣德尼奥尔图书馆，建造于20世纪初，收藏有曾四次担任英国
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的藏书

大教堂图书馆、城镇或教区图书馆、历史悠久的大学和学院图书
馆，它们的建立及藏书的收集，往往都是数代人的努力，它们揭示了受
过教育的社会阶层在不同时代的偏爱和喜好，以及各类书籍在他们心目
中的地位。保留至今的许多乡间庄园的图书馆也是如此，虽然这部分文
化遗产很多都被打散销售而不复存在，但仍有一些重要收藏能让我们看
到几个世纪来藏书家们的兴趣变化。一些富有的贵族图书馆拥有精美绝
伦的藏书，例如德文郡公爵的查特沃斯庄园（Dukes of Devonshire at
Chatsworth），或莱斯特伯爵的霍尔克姆庄园（Earls of Leicester at



Holkham Hall）。也有一些不那么张扬的家庭图书馆，同样也让人痴
迷，例如湖区温德米尔附近汤恩德（Townend）的一个私人图书馆，这
个自耕农世家远离城市或高等学府，却连着几代人积累了一千五百多本
藏书，并且保存了从当地拍卖行购买这些书籍的原始记录，这些藏书揭
示17和18世纪英国乡村书籍的供应与价格，以及人们阅读的情况。



早期的私人图书馆被拆散出售时的销售目录，有数千种流传至今，它们提供了当时
私人藏书的宝贵资料



1999年，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举办了其治下多家庄园图书馆
的大型展览，展览介绍中写到了这些图书馆的重要性。文中说：“这些
藏书让我们看到庄园原主人的知识和文学兴趣，几乎和庄园宅邸一样生
动。”介绍还提醒大家注意每本书的装帧、藏书票、眉批、题记等与众
不同的个性，介绍总结说：“书籍最好最重要的特性是它们可以被阅
读，所以，这些乡间庄园藏书仍能与人们交流。”其实，我并不同意这
一观点，因为这些庄园藏书的文本价值是有争议的。除了复印、数字化
等现代技术对庄园藏书的冲击外，更重要的是，庄园藏书（也包括其他
中小型历史图书馆的藏书）并不特别，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我们都能在大
型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中找到，读者也更容易通过互联网目录检索到。所
以，现在很少有读者会特地去这些庄园图书馆阅读书籍，因为他们更容
易在大学或国家图书馆中，甚至在电脑屏幕上看到这些文本。然而，读
者们仍然会去参观这些庄园图书馆，目的是为了学习并体验这些图书馆
作为历史文物的独特品质，并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整体地研究这些
收藏。



位于湖区汤恩德的图书馆，由几代小农庄主建成，此地远离传统的知识及图书贸易
中心，这个图书馆向我们展示了边远地区的人们是如何购买和使用书籍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型研究机构图书馆中的藏书要被数代读者频繁使
用，相比之下，那些在大教堂、教区、学院和庄园图书馆中的藏书，更
有可能保留它们多层面的历史证据。对于大型研究机构图书馆来说，第
一要旨是保证藏书能被人使用阅读，历代图书管理人员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经常会使用高效但无情的手段，虽然这些手段全无恶意。于是，书
籍的原装帧被遗弃、扉页被取代、碎片被清理、眉批或题记被剪裁或清
洗等，都是他们常用的手段。现在的古籍修复人员已经充分意识到保留
古籍原始证据的重要性，但可惜对许多古书来说，为时已晚。完全没有
遭受过重新装订、修复、清洁等处理的历史收藏实属罕见，可能只有一
些较小的历史图书馆幸免于难。从大型研究机构图书馆的书库里取出一
本17世纪的书籍，它很可能有20世纪的装帧，这也是取代了上一轮的19
世纪装帧的，从这本书上，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历史线索和层面，所有
的历史证据都已丢失。但乡村庄园图书馆所藏的同一本书，就可能仍有
它的原装帧，让人体会到当年刚刚将它购买到手的那种感觉，也能见证
之后的历代读者对它的使用和阅读。



《钉子之书》（The Book of Nails），艺术家手制书，1992年由艺术家群体“浮动
混凝土章鱼”（Floating Concrete Octopus）制作。这是未来的图像吗？



第七章　未来的价值

此书的基本主题是将书籍视为有趣的实物，它们可能是重要的历史
见证，它们有着超越文本的意义。这些论点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且在发
生巨大变化的当今书籍世界中，这一话题就格外重要，本书的第一章已
经对此有所概括。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产生了巨大
的改变。我们能预见到在未来社会，书籍将不再是传播思想和信息的主
要媒介，在某些领域，这已经是现实。如果对这些新发展持否定态度，
那不仅是如同鸵鸟般把头埋进沙子里，而且还有可能错过电子通信所带
来的机会和益处。传统上由书籍承载的信息将会有新的传递和阅读方
式，未来这种不可避免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会影响
到我们与书籍以及与图书馆的关系。未来我们将对如何保存现有的印刷
文本做出选择，如果文本能由其他媒介进行承载的话，那么哪些印刷品
值得保存，为什么？为什么某本书会值得被编入目录、存入库房、加入
私人或机构的收藏之中？

图书馆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文本内容，也是为了能在将
来照看这些内容。不同的图书馆会对不同的主题有所侧重，它们可能有
自己特殊的使命。在世界各地，图书馆的藏书都是保存人类文学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图书馆就是值得人们尊重的对象，这在
法国版画家路易·杜·格涅耶（Louis du Guernier）1700年前后创作的一幅
版画上得到最好的表现。画面上，文学女神为了拯救“过去”，阻挡时间
之神的摧毁，她的小天使将书架上的文件收起存放，为后代保存。一旦
以电子方式传播新文本成为常规，数字化载体全面取代纸质印刷，那
么，保护纸质文化遗产这个口号就很难喊响，书籍可能会被公认是陈旧
的技术，它们的长远价值会受到质疑。不少人已经接受了这将是书籍和
图书馆未来的悲观命运。



1700年前后法国艺术家路易·杜·格涅耶的版画，文学女神从时间之神的毁灭中拯
救过去

在这里，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印刷发明之后的情况，那是上一次在技
术上的重大突破，给文本的交流带来了本质的变化。16世纪，这一新技
术成熟并且被普遍接受后，无数的中世纪手抄书被销毁，因为当时大家
认为手抄书从文本、哲学和实体上来说，都是多余的。16世纪到17世纪
的宗教改革时期，许多图书馆中的藏品都被筛选剔除，虽然处理掉旧书
是常事，但此时是个高峰期。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将不要的书籍清理丢
弃，这没什么特别，好几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大多数图书
馆都有某种藏书管理政策，允许一些无用的书籍被剔除，例如那些过时
的教科书及参考书，或是那些不再符合图书馆使命及目的的书籍。书籍
在藏书家手中流转，也是好事，许多人对书的被收藏史很感兴趣。

清理图书馆的部分藏书，这种举动常常会引起热烈的争论。过去的
一百多年中，学术图书馆和一些主要的公共图书馆都在积极扩展收藏，
图书馆历史上的总体趋势是私人藏书向机构图书馆中的流动。所以，这
种趋势出现逆转，势必会在人们头脑中敲响警钟。20世纪80年代后期，
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出售了一些比较
值钱的古籍善本，以此为图书馆的活动筹集资金，这让英国媒体一阵骚
动。类似的图书馆对馆藏的出售仍将继续引起媒体的关注。随着书籍越
来越多被电子资源替代，公共和大学图书馆会清除一些比较普通的书
籍，这也常常会招来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公众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在21世纪初的英国，公共图书馆普遍衰
落，国家拨给的预算削减，读者数量变少，服务的专业化水平降低。人



们常常要议论图书馆用在购买新书上的钱越来越少，更多的经费被用在
投资新技术、新媒体和以其他方式来使用图书馆空间上。于是，两种不
同的意见拉开战线：一方主张应该彻底改造图书馆的用途，以适应新的
社会潮流；另一方认为图书馆的衰落是因为它们偏离了图书馆的基本价
值，没能购买更多的新书。这些问题在比尔·韦斯特（Bill West）1991年
出版的《英格兰半文盲阶层之奇异崛起》（The Strange Rise of Semi-
literate England）中就被提出，他质问公共图书馆为什么要清除藏书，
这些书都是前人收购或捐赠的，而现在的管理人员和读者们却对这些藏
书表示厌烦，真是不可思议。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保存优秀书籍的重要
性上，在他看来，这些书籍的文本价值应该得到更好的尊重，它们应该
被人阅读。



20世纪下半叶，公众抗议销毁纽约公共图书馆内所藏书籍及资料，他们将这种行为
与越战期间的军事手段进行对比

图书馆传统主义者们所面对的危险，是他们拒绝承认世界一直在发
生的巨大变化，或是希望这些变化根本没有发生。读者对公共图书馆使
用的减少，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图书馆中没有他们需要的书，而
是因为人们收入提高，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亚马逊等公司成功地开发了
全新的购书渠道。图书馆过去的一大特殊功能是提供信息，现在，这些



信息可以通过谷歌或维基百科免费得到。比尔·韦斯特等人的错误也表
现在“千禧年图书馆信托”（Millennium Library Trust）项目上，这一计
划在2000—2007年间，花费九百万英镑将经典文学作品送给学校，但是
许多学校却根本就不愿意接受这些赠书，很多都被退回。这个项目的目
的，是为了鼓励孩子们阅读，这当然值得赞扬，但是，如果这笔经费能
够花在提供给孩子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上，那可能会更有效果。

大学中越来越多使用电子资源进行教学和研究，肯定会给图书馆施加压力，要图书
馆让出书库这一宝贵的空间

2001年，尼科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的新书《两次折叠：图
书馆和对纸质印刷品的攻击》（Double Fold:Libr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Paper）掀起一阵激烈的争论。在这本书中，贝克抨击了美国和英国的
一些研究机构图书馆用微缩胶片取代报纸之后，便将大量原件销毁的举
措。贝克的观点是片面而极端的，他把那些管理着有限资源的图书馆工
作人员斥责为“只顾成本的傻瓜”，压根没有试图理解他们的困境。他发
现图书馆中的很多旧报纸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微缩胶片，就认为这
是图书馆的集体失败。贝克还认为：“一个伟大的研究机构图书馆，它
的收藏都必须一式二份，甚至一式三份，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最根本
的是因为图书会磨损、遗失、遭窃或错置。”如果有一天，文本主要以
电子方式存储和传播，而且大家对电子媒体的持久性更有信心，那么他
的论点将变得无关紧要。有些人的论点比贝克有说服力，他们认为如果
要通过报纸来了解人类交流的历史，就要牵扯到报纸实体以及上面的文
字，在这种情况下，微缩胶片和电子文本是无法取代的。

2009年，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顿（Robert Darnton）出
版了《书之辩》（The case for books）,收入了他的一系列关于数字时代
书籍前景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图书馆的未来，他认为，谷歌发起
的数字化项目，可能会创造一个全球超级图书馆，这能与启蒙时代的理
想主义者们最宏大的梦想相提并论。他并不担心这样的图书馆最后的样
式，而是担心它的所属地和控制权。他非常正确地指出，把控制世界信



息的权力从公众图书馆转交给商业化的机构，这是个巨大的变化，所带
来的后果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警惕的。达顿感到遗憾的是，整个数字化的
进程原本是可以采取更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式的，之所以没能这样做，是
因为整整一代图书管理员的集体失败，他们没能认识到并且相信这种未
来。图书管理员可以找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为自己辩解，但这
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仍然是谷歌1，图书馆0。

除非有某种造成国际计算机网络混乱的自然或人为的灾难，或是所
需的电力不足，从纸质向电子出版物的过渡不可避免，对已有藏书的大
规模数字化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籍的价值也会受到越来越
多的质疑。2010年，大英图书馆公布了未来的收藏政策，也就是“首选
格式为数字资料，积极地从纸质印刷向数字化过渡”。在这个快速变化
的世界中，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本书是否值得保存？某一本书具有
其他任何替代物都无法复制的特征，这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虑因
素。与档案资料不同，印刷书籍的本质就不是独一无二的，古腾堡发明
最主要的核心是相同书本的大量复制。我希望这本书中的陈述，证明了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书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拥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这可
能是因为它们的制作方式，也可能是它们所积累的历史证据。在评估一
本书的价值时，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它的文本，也应该关注它能为研究
者们提供的其他东西。

提高大家对文本之外的书籍的重要性的认识，不仅仅是为了启发当
代人以一种更广的视角来看待书籍，也是为了鼓励和发展一种文化价
值，以防止我们做出对未来不负责任的决定。当书籍成为历史时，让我
们意识到它们并不是“古旧”与“过时”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在文化遗产结
构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文物。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大家进行思
考，拓宽大家的视野，提高对书籍多层面的认识。各位读者，请把你们
的想法写在这本书（当然这本书得是你的）的扉页和空白处，以你们的
眉批和题记，把这本书变得独一无二。





弗朗西斯·培根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哲学和科学著作，他为17世纪下半叶英国科学
旺盛期奠定了基础。他也曾有过一段重要的但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1621年在专利



权的发放问题上他被指受贿而遭弹劾，政治生涯从此结束。他的著作《亨利七世治
国史》（Historie of the Raigne ofKing Henry VII）是晚年被强制退休后的第一
部作品，他写作此书的部分原因是希望能与詹姆斯一世和睦相处。此书在当时很受

欢迎，后来被认为是17世纪初英国史学著作的典范



第八章　案例分析：不同版本的多
样性

此书的大部分内容致力于阐明书籍中所拥有的超越文本以上的各种
各样的历史证据，特别是历代读者如何看待和使用单本书籍。在此，我
将以同一本书的五个单本为例来进行说明，此书是英国学者、政治家弗
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1622年出版的关于亨利七
世治国的史论，这些单本，都具有历史的个性和不同的特征。



第一本：当时的小牛皮装帧，除了边框上本色的压线之外，没有其他装饰，小牛皮
下为硬纸板。这是当时的标准装帧样式，朴素、结实、持久，没有不必要的装饰



第二本：当时的软面羊皮纸装帧，没有装饰，与在硬纸板上裹上皮革的装帧相比，
这是更便宜的选择。如果以现代装帧的样式来类推，这是17世纪初的平装本



第三本：也是当时的小牛皮装帧，封面的中心和边界上都有金饰的图案，属于高端
的产品。此书的第一位拥有者可能就是在标题页上题字的那位，显然他希望自己的

书籍与第一本相比，在装帧上更美观、更昂贵



第四本：小牛皮装帧，本色压印图案装饰，这种装帧大约是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的
风格。当时的主人选择了对此书重新装订，书内的证据也证明了此书最初没有固定

的装帧



第五本：18世纪中后期的羊皮硬板装帧（比小牛皮的装帧要便宜）。它与另一本书
装订在一起，那是1630年出版的弗朗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的《英格兰
编年史》（Annales of England）。此书是培根著作的合理补充，因为它覆盖了从
亨利八世到玛丽女王统治时期的英国历史。封面上贴有纸质标签，是18世纪时的手

书，注明了此书的内容



第五本虽然是18世纪的装帧，但我们能从此书中看到更早的装帧残片，有些边缘处
的手书被剪裁掉了，18世纪的装帧师们经常对书边进行裁剪，这是当时的标准做法





第三本的装帧使用了当时一些废弃的羊皮纸手稿碎片，用以加固书脊的连接处，在
扉页和文本页之间，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残段





第四本不是原装帧，它的内留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此书原装的证据。靠近书脊处，
我们能看到一些等距离的小孔，表明这些书页最初是被临时装订在一起的，可能用

纸或牛皮做封面，然后用大针扎孔后缝订，而不是正规的装帧



第三本的封面环衬上贴有伯肯黑德爵士（Viscount Birkenhead，本名Frederick
Smith，1872—1930）的藏书票，他曾于1919—1922年间任英国政府的最高法官，
1924—1928年间任印度大臣。在扉页上，有此书17世纪的主人理查德·富兰克林
（RichardFranklin）的签名，还有他当时购买此书所付的价格：4先令。封底的环

衬上，有玛丽亚的签名和1636年的日期，估计她是富兰克林的妻子





第一本曾为埃德温·德宁-劳伦斯爵士（Sir Edwin DurningLawrence，1837—
1914）收藏，他是国会议员，积极提倡并试图证明培根创作莎士比亚剧作这一说
法。此书扉页上有他独特的藏书上架顺序号，也有他手书的笔记，记录了他所藏此

书的所有版本，并注明了每个版本的区别



第五本也曾经是德宁-劳伦斯爵士的藏书，此书扉页上有一段大约写于1900年的文
字，我们能推测他之前的藏家。这题记是J.肖恩（J.Shaw)所写：“埃塞克斯郡大巴
多镇的阿布迪藏书拍卖会上购得，瑞特尔镇的藏书家肖恩。”阿布迪是剑桥大学民
法学教授约翰·托马斯·阿布迪（John Thomas Abdy，1822—1899）。购买此书的

价格，肖恩可能想保密，就用了一个密码“ma”代替



第四本的封面环衬上贴有一张藏书票，表明它曾是伯特伦·西奥博尔德的私藏
（Bertram Theobald，1871—1940），此公也积极支持培根写作莎士比亚剧作这一
说法（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否由培根写成，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有过很多争
论）。此书的更早一些的藏家们不知其名，但其中一位17世纪末的藏家显然对此书
的年龄很感兴趣，在标题页的下端，有他1696年做的一个推算，认为此书出版已64

年



第三本上的题字，可见图书史家们遇到的沮丧和困难。一位17世纪的藏家在扉页上
写下了他姓名的首字母和得书日期，“WR1676”，但我们根本查不出来他究竟叫什
么。标题页的上部有另一位藏家的题字，还有一句座右铭，但这两行后来被涂抹掉

了，座右铭依稀看出可能为“顺其自然”，但名字完全看不清楚



第一本上有19世纪手书的题记，还有夹在书中的被折叠的一页纸，纸上是藏书者对
培根传记的总结，以及他对亨利七世的看法：“虽然培根爵士试图为这位最无情的

国王唱赞歌，但实际上，后代的人还是能读到，这位国王极端可恶，值得憎
恨……”



第四本显示了另一种不同方式的后代藏家对文本的兴趣，此书中有许多伯特伦·西
奥博尔德手书的笔记，它们被粘贴在书页上，上面记录了许多基于字母和数字的解

码工作，试图解释暗含的信息，据此证明培根就是莎士比亚剧本的作者



培根这本书的出版历史很复杂，它有两个版本，排版和文本都有所不同。两个版本
都出版于1622年，并且拥有相同的标题页。每本书的内容可能混合了两个版次所印
刷出的书页。我在这里举例所用的五本书，从技术上来说都属于同一版本，但是如

果我们仔细对比，还是会发现一些差异。大家可以比较标题上
的“Raigne/Reigne”的不同拼写和第14行里的“Yorkshire/Yorkeshire”的不同拼

写，这两页分别取自第一本和第二本



延伸阅读

以下为延伸阅读书目，按主题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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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iot and J.Rose(eds):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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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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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S.Loxley:Type:the secret history of letters.London an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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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皮尔森谈西方书籍

恺蒂 采写

问：您的著作中，大部分学术性很强，但有一本很通俗化，图片
多于文字，那就是《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请您谈谈这本书的主题
是什么？

答： 这本书有两个主题。首先，它是关于作为一件实物、作为艺
术品的书本身。书不仅是文字的载体，不仅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故事，
书本身就是历史。书拥有超出它所承载的文字之上的东西。一本书如何
印刷、如何装帧，曾经被谁拥有过，谁在里面涂写过、眉批过，是否被
人损坏过，这些都是关于这本书的文化和历史的记录，也反映着人类文
明的发展史。书作为一件实物拥有它独立的价值。

我想探讨的第二个主题是在电子文本的时代中，实体书究竟是否还
有意义。我非常支持人们阅读电子书，或是网上阅读，我要研究的是，
书作为文字载体的传统功能是否正在消失？书是不是有其他存在的原因
和价值？电子阅读是不是给书提供了从传统身份中解放出来的机会？

问：能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吗？

答： 这本书虽然是关于西方历史中的书籍，但它不是一本线性的
书史。我在这本书中谈到书籍的许多方面，就像七巧板一样，它们一起
组成关于西方书籍的完整图像。

第一部分我写到历史中的书籍，书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也是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因为书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摧毁书也就是
摧毁文化。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许多当权者都有焚书的举动，德国纳
粹也烧毁了很多书。第二部分是关于书籍如何超越它们所承载的文本，
例如人们常常会利用书的形象让自己变得更庄严，我也谈到书的排版、
设计、字体、封面、插图、装饰，书与它所要传递的文本内容的关系，
如何才能最有效果。作为艺术品的书籍也被归类在这一章里，这包括20



世纪上半叶由艺术家设计或插图的书，也包括这三十多年来才开始流行
的艺术家手制书。

下面几个章节我更关注的是能让书籍个性化的东西。印刷术的发
明，让书籍被大批量生产，所以，许多人会觉得这本书和那本书没有什
么区别，我这里要探求的，就是书籍在同一性中的个性。书籍的纸质、
开本、版式、装帧等元素，都能让同一作者同一标题的书拥有不同的个
性。当然书籍的拥有者们、藏书家们更给书带来了多样性，他们的签
名、藏书票、眉批、注释甚至是涂鸦不仅给某本书带来独一无二的个
性，从中也反映出历史。还有一章专门谈到书籍装帧，装帧的素朴或奢
华能反映出拥有者的财富和趣味。更有趣的是，在纸张稀有的年代里，
许多书籍装帧的内衬使用旧书废纸，在无意之间倒可能保留下珍贵的史
料。我也谈到了图书馆的价值以及它们对文化历史收藏的贡献，这是我
的本行。书的最后一部分是一个案例研究，我用了弗朗西斯·培根1622
年出版的《亨利七世治国史》的五个不同版本，分析了它们的历史的个
性和不同的特征。

这本书浅显易懂，我的目的是让一般公众了解实体书籍的特性和历
史。这本书的插图也极多，大都来自大英图书馆、英国国立艺术图书
馆、伦敦大学图书馆，还有英美欧陆的一些其他公共机构图书馆。在我
所有的书中，这本书最受普通读者的欢迎。2008年出了第一版后，2011
和2012年都进行了再版。现在也出了日文版。

问：能否请您简单谈谈西方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答： 古埃及的书籍大多抄写在莎草纸上，中国最早的书籍有简牍
和帛书，包括后来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它们大都以手卷的形式存
在。而西方书籍的装帧与东方书籍来自不同的传统，它们来源于近东及
中东地区的公元2世纪到4世纪的古抄本书籍，也就是将书页折叠起来，
缝制成册。我们称这种书籍形式为册子本（Codex）。

所以，从那时开始，西方书籍就呈现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样式。到
了8和9世纪时，书籍的装订开始分流，伊斯兰和中东地区的书籍仍然用
滑针的方式进行装订，欧洲则开始将书页首先固定在几条横线上，形成
书脊，然后再把横线穿插固定到两块硬板上，这两块板就是封底和封
面。西方书籍延续着这样的装订传统，在19世纪之前，书籍的装帧都是
手工完成的。做封面和封底的硬板上会贴上不同的皮料或布料，并进行
装饰，压花烫金，但西书装订的基本方式都大同小异。



19世纪中期，因为整个欧洲的工业化进程，书籍装帧也开始机械
化，出版商使用机器生产出统一规格的装订材料和模版。到了19世纪
末，作为对这种机械化倾向的反抗，威廉·莫里斯等开始推动艺术工艺
运动，将书籍的手工印刷、制作、装订和装帧重新发现并重新发明为一
种艺术工艺形式，也有许多私人印书坊和装帧公司成立，例如多弗印书
装帧坊（Doves Press and Bindery）、埃塞克斯印书坊（Essex House
Press）、桑格斯基-萨克利夫装帧坊（Sangorski&Sutcliffe）等，都是在
莫里斯的凯尔姆斯科特印书坊之后成立的，这种风潮一直持续到20世
纪，例如金鸡印书坊（Golden Cockerel Press）等。

当时这种复苏在欧洲各地都有，当然，这些被重新定义的手工书籍
印刷制作和装帧在整个书籍出版中的作用和地位，与工业化之前非常不
同。工业化之前，人们没有选择，工业化之后，人们可以选择将自己的
书以精美的手工印刷或装帧的形式呈现出来。手工印刷和装帧都变成了
一种艺术、一种奢侈。

问：现在英国两家手工书籍装帧师协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答： 对，英国的手工书籍装帧师们大多属于两个不同的协会，一
个是设计师书籍装帧师协会（Designer Bookbinders）,这个协会成立于
五十年前，是一个全球性的协会，北美、欧洲大陆和英国都有。这个协
会的成员都是更为资深的专业的书籍装帧师们，都是这一领域里的专
家。要成为这个协会的资深会员，你还得通过一定的考试。所以，真正
能被称为设计师装帧师的，在英国可能只有几十人。有一些是特别著名
的，例如布鲁克曼（James Brockman）、金恩（Flora Ginn），当然，
其中的泰斗是今年九十岁的米德尔顿（Bernard Middleton）,国立艺术图
书馆就收藏有这个协会的资深会员们在20世纪60、70、80年代装帧的许
多书籍。90年代的图书馆馆长致力于收藏艺术家手制书，就停止了收藏
这些手工装帧的书籍。

在英国，还有另一个组织叫书籍装帧师协会（Society
ofBookbinders），这个协会从专业和艺术水准上来说，都比不上设计师
书籍装帧师协会。成员有书籍装帧师，也有许多书籍装帧的业余爱好者
们，进协会的门槛不是很高。

这两个协会每年都会举办国际书籍装帧的比赛。设计师书籍装帧协
会的比赛一般是和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合作，例如，今年的比赛的
主题是“英雄之书”，参赛的作品会在英国进行巡展。书籍装帧师协会的



比赛虽然也叫国际比赛，但水准和奖金都比不上前者，而且作品也只会
在评奖过程中进行陈列而已。

问：如今在英国，能以手工装订来维持生活吗？

答： 从20世纪初开始，真正手工装帧的公司，就不是很多了，桑
格斯基-萨克利夫装帧坊是遥遥领先的。后来这家公司被谢泼德装帧公
司（Shepherd Bindery）收购，如此规模的，非常少。许多书籍装帧师
都是个体户，他们主要以修复古籍来维持生活。单靠手工装订书籍谋
生，那会非常困难。当然，有一些收藏家会收藏高级奢华的手工装帧的
书籍，但并不多。若论价钱，独一无二的设计师装帧师的手工作品可以
卖到四千到八千英镑。

当然，也有收藏家希望将他们的图书馆进行统一装帧，或者有的大
公司会送给员工退休礼物，或者将公司年报等用皮面豪华装帧一部分，
或者某个大富翁过生日或结婚纪念日时要送每位客人一本皮面书作为礼
物，这样，他们就可能去谢泼德装帧公司订货。

问：我看到设计师装帧师协会的比赛，往往也是和对开本协会
（Folio Society）合作。对开本协会也会出版一些已经没有版权的仿古
书，他们是不是也对英国的书艺出版颇有贡献？

答： 对，上面两个协会的比赛都是从对开本协会的出版物中选择
可以进行重新装订的书籍。对开本协会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
声称其目的是出版可供收藏的书籍，宣传说他们的出版物从封面到设计
到装帧到插图都很精美，也常说他们的书是独一无二的。许多人喜欢对
开本协会的出版物，但我个人并不喜欢。

问：英国是否有仿真复制古籍的出版商呢？

答： 兰登书屋下有“人人系列”，他们会出版一系列的经典作品，这
些作品是大批量印刷出版的，但从视觉美感、设计、字体、装帧等，都
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给人的感觉很传统，有些守旧。很明显，这些
书有一定的市场。

也有一些人在复刻中世纪手稿，例如西班牙的出版社莫勒瑞
（M.Moleiro Editor）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瑞士也有。他们复刻精美的中
世纪的彩绘插图抄本，或是中世纪的祈祷书，装帧也是按照中世纪的原



作仿制，有的还镶着宝石等。这样的仿真出版物非常昂贵，有一小批收
藏家会定制这类仿真品。但这样的出版物在市场上转手流通的并不多。

问：英国关于古籍的收藏及研究的协会又有哪些呢？

答： 对书感兴趣的人有许多种。有人是把书当作一种物件来欣
赏，有人对书的内容更感兴趣，有的只对善本书感兴趣，有的喜欢初版
本，有的则看中书的历史内容。对古籍、善本书籍感兴趣并进行研究
的，英国有不少学术机构，例如目录学家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成立于1892年。剑桥、牛津等地也有自己的目录学协会。牛
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有“书籍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heStudy of
Books），你可以去那里参观、学习，去听讲座，参加活动。

而对藏书家来说，有的人收藏古籍，有的人收藏现代经典的初版
本，这些藏书家们也有协会，例如“私人图书馆协会”（The Private
Library Association）。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高级非常排外的协会，叫罗
克斯伯俱乐部（Roxburghe club），这个俱乐部成立于1812年，它也是
世界上最老的藏书家协会，成员限定在四十位，他们大都是英国的贵
族，都有自己庞大的图书馆。这个俱乐部也出版书，每个成员都必须自
费出版一本书，为了让其他成员们欣赏，内容风格都可以自己决定。俱
乐部也出版一般公众可以购买的书，他们的书都必须用统一的罗克斯伯
装帧风格来装订。

书商们有“古籍书商协会”（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ABA）、“外省书商协会”（Provincial Booksellers Fairs Association，
PBFA)，它们是古籍书商最大的两个组织，每年都要在英国各地举办好
几次古籍书展。

问：有人说书籍装帧是艺术中的“灰姑娘”，一本书的装帧和内
容，究竟哪个更重要？

答： 书籍的内容和装帧是否同等重要，这一直有争议。历史上，
大部分的观点是认为内容比装帧更重要，装帧是二等公民。有许多人会
看不起那些花大价钱把书装帧得很漂亮的人。17世纪时，法国的一位著
名的图书馆学家、学者加布里尔·诺德（Gabriel Naudé）曾写过一本关于
如何建立私人图书馆的书，1662年，这本书由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翻译成英文。书中说：只有傻瓜才会根据它的外表来判断一本
书。



但他这个意见一直无人听从，还是有许多人花大价钱要把他们的藏
书弄得更漂亮些。

现在，不仅是藏书家，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书
当作一件独立的实体来看，认为装帧、设计等也非常重要。书不仅仅是
文字的载体，书本身也是独立的艺术品，属于印刷名物。许多传统的历
史目录学家过去一直不在乎书籍的装帧，现在这种情况也有改变。同样
一本书，拥有精美的皮面装帧的永远会卖出更高的价格，对许多普通书
来说，精美的装帧能大大增加它的价值。当然，如果你有一本牛顿的
《自然定律》或莎士比亚的《第一对开本》，那不管它们的装帧如何，
都没有关系。

（此文原发表于《上海书评》2017年10月1日，此处稍作修改。）



译后记

二十多年前，我与大卫曾在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的国立艺术
图书馆共事，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收藏部主任。当时，我们刚进博物馆
的几位都对他颇为尊重，因为他年长我们十来岁，剑桥大学博士，典型
的学者，已有专著出版。

1996年，世界图联大会在北京举行，图书馆的老馆长彦、大卫和我
一起出席。当时我还准备了一个演讲，关于中国艺术书籍及资料在英国
的情况，是根据我在伦敦城市大学的硕士论文改写的。初稿请大卫过
目，他用细钢笔在上面做了不少修改，字迹秀丽，就像老师批改学生的
作业一样，就差没打分了。

当时正好陆灏也在北京，开会之余，我们俩带老馆长和大卫一起去
看老北京的四合院，还逛了琉璃厂，老馆长生动活泼，拿着相机东拍西
拍，还拽着街上的大爷大婶合影，大卫则拘谨很多，安静地看着周围的
一切，他说他出门从来不带照相机，所有的东西都看在眼中，记在脑子
里。大卫在“前言”中提到他曾在琉璃厂买了个瓷罐，还拿到了很好的价
格，这件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见他记忆力之好。但此罐如果真如大
卫所说是件宝贝，得到他家朋友们的频繁赞赏，那更可能是陆灏的眼光
和讨价还价的本事。

从北京回到伦敦后不久，我就去西敏大学就职，大卫也去了维康信
托。一晃二十多年，其间我们没再联系过。去年，草鹭俱乐部约我写一
些关于西方书籍的文章，为了不出硬伤，我得复习功课，就在网上找到
大卫，向他请教一些基本知识。多年没见面，我想象他应该学术味更
浓，可能是正宗老学究了，但没想到他也离开了传统的图书馆领域，在
伦敦市法团当了多年高管。他还笑着说，他不仅在工作上世俗化了，在
写作上，他也跳出了学术著作的小圈子，他最受欢迎的书，是大英图书
馆出版的一本关于西方书籍历史的通俗读物。他顺手从书架上取下这本
Books as History，我一看，哇，图多字少，简直如同绘本。他说此书已
经出了日文版，我就想，这本入门读物，也是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也是因为这本书字数不多，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当了翻译。应该说
明一下的是，这本书的题目直译应为《书为历史：超越文本的书》，但
总觉得它有些拗口。所以，在与译林出版社编辑、大卫及大英图书馆出
版社商量后，大家同意以《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为本书中文版书名。

此外，大卫也为书后附录的延伸阅读增加了新的条目，所以，这本
书虽然是入门读物，但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顺藤摸瓜，进入
一个更为学术的广阔天地。

恺蒂

2018年6月21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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